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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葉一部顛覆性的白蛇戲曲「續集」： 

日本天理圖書館藏《後雷峰塔傳奇》初探 

汪詩珮 

（收稿日期：106年 8月 1日；接受刊登日期：106年 10月 17日） 

提要 

本文論述對象為一部新發現的清中葉伶人鈔本，是白蛇戲曲的續集，可視為「白蛇戲

曲」傳衍、改編過程中，一條激進的徑路、失落的環節，堪稱清代《雷峰塔》傳奇情節與

角色演變脈絡中的「隱藏版」。其潛在的影響與啟發不在當時，而在時間更晚的民國時期。

文中著重考察現藏日本天理圖書館的《後雷峰塔傳奇》，兼及北京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

圖書館的《稱心緣》傳奇，討論其可能成形的年代、場合與文本特徵，深入探究內容思想

上的顛覆性，及其對清代白蛇戲曲敘事改編的特殊觀點與意義。 

 

 

 

關鍵詞：雷峰塔、白蛇戲曲、稱心緣、伶人本、續書 

 

 

  

                                                        

  本文投稿過程幸蒙兩位匿名審稿人的修正建議；於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之「中國文學、歷史

與社會的多重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 年 11 月 5 日）宣讀，幸獲游宗蓉教授的討論指正；資料

收集過程中，感謝黃仕忠教授、蕭涵珍教授、韓昌雲女士、國會圖書館張建京先生、北京國家圖書館

李際寧先生的協助，謹此一併深致謝忱。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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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新發現的「白蛇後傳」戲曲文本 

《雷峰塔》傳奇的版本眾多，1其「源與流」――創作、改編、傳衍與定型，皆發生

於乾隆時期，在文人、伶人、商人、名流間交互影響、激盪，與劇場觀眾、內廷觀賞及皇

帝喜好緊密連結。2各本「白蛇戲曲」皆以白娘子與許宣姻緣的生滅為主題，佐以佛教輪

迴之前因後果，終以法海的收妖與接引結尾。然而，在此主軸之外，另有一部以「白蛇後

傳」為主軸的戲曲，或可稱之為「青蛇傳」，主角為青蛇及其人間宿緣的丈夫，亦包含部

分許宣及許士林的戲份。關於這部罕見之劇，較早提及的學者，有杜穎陶（1908-1963）〈記

玉霜簃所藏鈔本戲曲〉3著錄： 

 

《稱心願》。原共二卷，此本缺下卷，未錄作者姓名。按此劇又名《稱心緣》。余曾

見曹心泉先生藏本，首尾俱全……（頁 54） 

 

「願」、「緣」讀音、意義俱近，應屬傳鈔過程的訛變。穎陶所見為程硯秋（1904-1958）「玉

霜簃」藏鈔本，僅存上卷；該本現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4他亦曾過目曹心泉（1864-1938）

藏完整二卷本。孫楷第（1898-1986）《戲曲小說書錄解題》也著錄一本：5
 

 

稱心愿二卷抄本。不著撰人名氏。其本繼《雷峰塔》而作…… 

 

該鈔本為二卷完整本，來源未知，現不知下落。著述資料最詳盡者為岑齋（邵茗生）〈《稱

心緣》傳奇〉：6
 

                                                        
1   如穎陶：〈雷峰塔傳奇的作者〉，《劇學月刊》第 4卷第 8期（1935年 8月），頁 37：「梨園鈔本的《雷

峰塔》傳奇，曾見過十餘部，但每部齣數多寡，均不相同，若成一本，而去其重複，可得六十餘齣……」。 
2   參考汪詩珮：〈潛跡與明蹤：清中葉《雷峰塔》傳奇演變新論〉，《民俗曲藝》第 199 期（2018 年 3

月），待出刊，故頁數未定。  
3   杜穎陶：〈記玉霜簃所藏鈔本戲曲〉，《劇學月刊》第 2卷第 4期（1933 年 4月），頁 43-57。 
4   清‧佚名：《稱心願》，收錄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程硯秋玉霜簃戲曲珍本叢刊》

第 30冊（北京：國家出版社，2014年），頁 451-521，收錄鈔本《稱心願》。該本第一齣有缺頁，共

收錄十七齣，即上卷範圍。 
5   孫楷第：《戲曲小說書錄解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頁 408。根據校次者戴鴻森〈校

次綴言〉，該書寫成於 1934-1938年（頁 1）。 
6   岑齋：〈《稱心緣》傳奇〉，《劇學月刊》第 4卷第 5期（1935年 5月），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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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心緣》傳奇二卷二冊，都七十七頁。每頁十二行；行二十七字至三十三字不等。

嘉慶二十一年七月三槐堂王琮鈔本。共三十齣，每齣皆詳注工尺板眼……此本即《雷

峰塔》後本，頗罕見。不著撰人姓氏。舊藏懷寧曹氏，今歸上海涵芬樓…… 

 

此本舊藏懷寧曹氏，首尾俱全，即為穎陶過目的曹心泉藏本，7後歸上海涵芬樓，今藏北

京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北京國圖本」）。8由此可知，此戲鈔本至少有三：（一）三

槐堂王琮鈔本（稱心緣），（二）杜穎陶著錄之上卷殘本（稱心願，以下稱北大圖本），（三）

孫楷第著錄鈔本（稱心愿）。 

自三零年代以降，此一罕見戲曲鈔本幾被學界遺忘，直到鄧長風（1944-1999）於〈康

熙殘鈔本《稱心緣》傳奇的發現與《雷峰塔》版本、情節衍變之推考〉，9披露美國國會圖

書館藏有一《稱心緣》殘鈔本，附於《漁家樂》上卷之後，僅存下卷七齣（以下簡稱「美

國國圖本」）。鄧文將《漁家樂》、《稱心緣》的鈔本年代推定為康熙時期，有誤；10然其發

現亦相當重要：（一）存世的《稱心緣》鈔本多出一部「下卷殘本」；（二），引發學界對「白

蛇後傳」戲曲的新認識。11然而，此殘本藏於美國，不易得見；北京國圖的王琮鈔本則紙

質黃脆，翻閱不易，有一定的辨識難度，故鄧長風文於 1997 年刊出至今，仍未見學者針

對此劇梳理研究。 

筆者數年前翻閱《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12其中著錄一部藏於日本天理圖書館（原

鹽谷溫舊藏）的《後雷峰塔傳奇（二卷）》鈔本，未經學者檢閱。親自走訪發現此即一部

完整的《稱心緣》鈔本，共二卷。上卷卷首標示《後雷峰塔》與各齣齣目，下卷卷首標示

《稱心緣（後段）》及「松茂堂蔣」四字，顯示抄錄者的堂號與姓氏，次頁再標示《後雷

峰塔》與各齣齣目；由此可知《後雷峰塔》即為《稱心緣》。該本上卷為難得的「精鈔本」，

                                                        
7   吳書蔭：〈前言〉，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程硯秋玉霜簃戲曲珍本叢刊》第 1冊（北

京：國家出版社，2014 年），頁 1-2：「清末民初，在北京梨園界中，藏鈔本戲曲最富者，一為金匱

陳氏，一為懷寧曹氏……懷寧曹氏，指安徽懷寧曹春山，名福林，唱崑曲老生，其父曹鳳志，工崑

曲小生，父子倆都是嘉慶、同治年間四喜班的崑曲名角。曹春山之子曹心泉則是近代著名的戲曲音

樂家。這兩個梨園世家所藏曲本，大部分是兩家和崑曲班社的演出本，還有不少鈔本出自內府和昇

平署。」穎陶所見曹心泉藏本應為此本。 
8   索書號：09686。 
9   鄧長風：〈康熙殘鈔本《稱心緣》傳奇的發現與《雷峰塔》版本、情節衍變之推考〉（以下簡稱〈康

熙殘鈔本〉），《國立編譯館館刊》第 26卷第 1期（1997年 6月），頁 89。 
10  參見註 2文之考證。 
11  陸萼庭：〈序〉，鄧長風：《明清戲曲家考略三編》，《明清戲曲家考略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頁 3-4。 
12  黃仕忠：《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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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行 22 字，當中「玄」、「胤」、「歷」字避諱（缺撇筆），可知鈔本時代至少在乾隆之後。

下卷鈔寫者及書體至少有兩人（種），分別是八行 16 字與八行 20 字，均與上卷不同，字

體粗疏，近似常見的伶人鈔本。此本堪稱至今最完整、面目最清晰的《稱心緣》鈔本，因

藏於東瀛而學界未見，本文將據以介紹劇情、人物，討論其於白蛇戲曲演變脈絡中的意義，

兼及推論此本的時代、演出場合與性質。 

二、情理之間隙：《雷峰塔》與觀眾反應 

清中葉的《雷峰塔》傳奇源自馮夢龍〈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早期改編者黃圖珌

（1699-1752 後）13未料到小說與戲劇兩種文體存在重大差異：小說讀者乃被動接受故事

樣貌，僅能藉評點後設地給予意見；戲劇一旦搬上舞台，觀眾卻有回應、質疑、乃至參與

的空間，表演者與閱聽者的緊密互動與相連影響，可能導致情節與人物的轉向與變化。〈白

娘子永鎮雷峰塔〉的敘事者，游移於「白蛇的妖氛與專情」、「許宣的受害者姿態與自私色

慾」、「法海的拯救與重刑」之間，無意中形塑出「有情之妖」、「無情之人」、「佛法嚴厲」

的隱意，反映情理相扞的兩難局面。黃圖珌基本按此思路照搬，依樣畫葫蘆的結果反映作

家對小說人物欠缺同情理解，忽視對原著提出新的詮釋觀點，亦未能於改編內容加入時代

精神，輕看清初至清中葉觀眾組成與晚明讀者間的差異。是故，黃本的改編其實是不成功

的，其迴響之低，作者本人也吃了一驚，僅能怪罪伶人擅改： 

 

方脫稿，伶人即堅請以搬演之。遂有好事者，續「白娘生子得第」一節，落戲場之

窠臼，悅觀聽之耳目，盛行吳、越，直達燕、趙……不期一時酒社歌壇，纏頭增價，

實有所不可解也。14
 

然姑蘇仍有照原本（按：即黃本）演習，無一字點竄者，惜乎與世稍有未合，謂無

狀元團圓故耳。15
 

 

伶人為何「好事續之」？因清中葉商業劇場流行，伶人藉賣座營生，顯然戲場觀眾不滿足

                                                        
13  清‧黃圖珌：《雷峰塔》，《中華再造善本‧看山閣樂府雷峰塔》（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年，

據乾隆三年黃氏看山閣刻本影印）。 
14  清‧黃圖珌：〈【賞音人】（觀演雷峰塔傳奇）〉，《看山閣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428-429。 
15  清‧黃圖珌：〈【賞音人】（觀演雷峰塔傳奇）〉，《看山閣集》，頁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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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黃本敘事，才需「再度改編」。以黃圖珌為代表的文人作者，與伶人編創之間的縫隙，

代表案頭戲劇理念與舞台實際搬演的兩種意圖：前者儘可維持道德化的傳統姿態，強調倫

理教化觀；後者面對舞台下的聽眾，不能不考量觀賞者的喜好及其傳播接受。如是，黃本

演出的寂寥，與伶人本的廣泛好評、南北盛行，實為兩種思維與實踐的必然結果。 

伶人／梨園介入後，《雷峰塔》的流行成為「清傳奇體製」的一頁傳奇。清中葉以降，

雖不乏文人傳奇創作，但新作能搬上舞台、廣受歡迎者，並不多見。《雷峰塔》堪稱乾隆

時期最受歡迎的崑劇新劇。16從黃本起算，約莫三十年的時間，是世代伶人累積改編白蛇

戲曲的創造期。伶人打磨開發出「專屬」於新時代、新觀眾、新表演的折子：新的時代意

義，必須考量晚明以來的情觀；新的觀眾，必須考量其所喜見的人物個性；新的表演，必

須考量武戲的添加，與兼具抒情性、戲劇化的表現手法。三十年期間，《雷峰塔》傳奇面

貌大幅轉變，起自「白蛇產子」衍生的各項風波；懷孕、孕痛、產子具有關鍵影響力。首

先，孕事如何呈現需要鋪排、襯墊，梨園於編修過程逐漸開發出〈端陽〉一折：在端午忌

諱之日，許宣診脈知喜，以雄黃酒表達慶祝；白蛇念著夫妻之情，不欲許宣起疑而強喝酒，

竟嚇死夫君。許宣驚死該如何收場？伶人編出〈求草〉，展現白蛇武藝，17突出其一往情

深與自我犧牲。由死復生後，伶人改造關鍵的金山寺場景，發展〈水鬥〉：白蛇思念夫君，

法海斬斷姻緣，一以愛情為吶喊，一高舉佛法正義旗幟，雙方叫陣，大打出手（再次看到

「武戲」的吸引力）。由於懷孕，也因邪不勝正、妖不勝佛，白蛇輸了，接下來怎麼辦？

許宣雖虛情假意，但白蛇自始至終鍾愛許宣，從未改變，故伶人編出〈斷橋〉，讓白蛇因

即將分娩被迫停息，使這對夫妻暫時和解卻暗潮洶湧。〈斷橋〉細描深寫兩種心情：白蛇

的內心創傷與肉體苦痛，許宣的刻意欺騙與隱含機心。換言之，世代伶人歷經三十年最重

要的創造，是編排出〈端陽〉、〈求草〉、〈水鬥〉、〈斷橋〉四齣「專屬」於梨園的新折子，

表演精彩，情感豐富，伶人面對觀眾的隱形反應也呼之欲出：觀眾對白蛇的同情、對許宣

的質疑、對法海強力干涉的不滿，種種出於人性觀點的同情與憐憫，皆與傳統倫理「異類

相抵」的價值觀有所扞格；這四齣新創折子，是對「妖亦有情」的呼應。再進一步追問如

何結局？唯一的解決之道，只能寄望白蛇腹中的孩子。孩子雖是人、妖結合，卻因其狀元

得第，符合儒家承負觀，注定其命運不凡（文曲星），擁有可上達天聽的能力；同時，儒

家極重孝道，子永不嫌母之出身，故其哀、奏、哭、祭，成為白蛇的「救贖」。 

伶人／梨園本的精神，影響再次修編的文人，方成培（1713-1808？）改梨園本以「雅

                                                        
16  陸萼庭：《崑劇演出史稿（修訂本）》（臺北：國家出版社，2002年），頁 389：「整個乾隆期最受歡迎

的崑劇新戲，或者說南洪北孔以後清代由藝人參與、具有多方面影響的新劇，當推《雷峰塔》。」 
17  如《消寒新詠》（序於 1795）卷一記載集秀揚部「武部」小旦倪元齡，擅於與貼旦李福齡合演〈水漫〉、

〈斷橋〉，可知乾隆時期梨園旦角所演武戲能吸引觀眾目光。清‧鐵橋山人撰，周育德校刊：《消寒

新詠》（北京：中國老年文物研究學會、中國戲曲藝術中心，1986年），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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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亦繼承情的主軸，明證為第一齣〈開宗〉下場詩： 

 

覓配偶的白雲姑多情喫苦， 

了宿緣的許晉賢薄倖拋家。 

施法力的海禪師風雷煉塔， 

感孝行的慈悲佛懺度妖蛇。18
 

 

從「白蛇」到「白雲仙姑」，精怪不僅人性化，甚至被稱為「仙姑」；相對以「風雷」形容

法海的嚴厲之姿，隱喻其執法過度。白蛇是多情、喫苦，許宣卻成為薄倖拋家者，譴責意

味甚濃。最後，預視其子孝感動天，佛之慈悲度化白蛇升天。若黃圖珌是文人曲家的保守

者，方成培毫無疑問是開明、進步人士，願意吸收伶人改換面貌；這也意味觀眾與伶人聯

手的勢不可擋，若不接納白蛇故事中情的力量，恐難引起觀者的共感共鳴。從乾隆三年至

三十六年，文人視角從譴責俗眾至迎合俗眾，變化甚大。 

然而，即便經歷改編與轉化，現存乾隆時期《雷峰塔》的文人、伶人本，在劇情發展

與人物形象上，仍多少存有無法撫平的「情之缺憾」，形成此戲本質上的悲情／苦情屬性，

亦是觀者必須「忍情」耐之的結節。主因在於：許宣所代表的「凡人」、法海所代表的「佛

法」，始終凌駕於異類的「妖」之上，形成難以破除的階級立場、無法撇棄的理性秩序。

因此，最大的疑難發生在接近結尾處，關係到如何收束全劇、如何穩定天理人情。如方本

〈重謁〉，白娘子分娩半月後，許宣至淨慈寺請法海收妖，法海欲付其缽： 

 

（外）……你將此缽帶回，不可使妖知道。到明日巳牌時分，待他梳粧之際，將此

缽合在他頭上，決無走脫矣。 

（生）禪師阿，此妖一時無狀，水漫金山，致遭天譴，理所應該。但弟子夫妻之情，

不忍下此毒手。 

（外）罪孽深重，佛法難容。也罷，待我明日巳牌時分，親來收取便了。（頁 139-140） 

 

許宣表面與娘子和好恩愛，背地卻主動尋求法海收妖，此一負心之舉伶人／梨園本亦未變

更，方成培卻努力緩解，見「海棠巢客」尾批： 

 

舊本許生恬然受缽而去，太覺忍心。稍一轉移，情理俱盡。（頁 140） 

 

                                                        
18  清‧方成培著，徐凌雲編校：《皖人戲曲選刊‧方成培卷‧雷峰塔》（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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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夫妻之情，不忍下此毒手」，是方本最大讓步。下一齣〈煉塔〉，許宣假意向白蛇示

好： 

 

（生上）暗祝妖降歸淨城，又愁邪勝戰心兵。昨日禪師說，今早親來收取此妖。祇

得將此事與姐夫、姐姐說明，猶恐害怕，為此同他每往親戚人家暫避。急急趕回，

不免竟入。…… 

【梁州序犯】……（生）請娘子畫眉。（旦唱）……（外引二揭諦上）（頁 143-144） 

 

預知白蛇大難臨頭，許宣提早安排家人避難，卻對娘子虛情相待；恰於此時法海現身，一

切皆為算計。這段情節固上承〈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卻使《雷峰塔》的男主角成為明清

傳奇史上罕見的「愛情負面人物」，為彰顯宇宙秩序卻翻成傳奇變體。方成培應亦不忍，

故於本齣結尾稍加轉折： 

 

（生背介）白氏雖係妖魔，待我恩情不薄。今日之事，目擊傷情，太覺負心了些。

咳！恩怨相尋，一場懡㦬，我於今省悟了也。（向外介）弟子塵心已斷，願隨師父

出家。（頁 145） 

 

以「目擊傷情」四字，帶出許宣的不安，然白蛇終遭鎮壓，法海偈語： 

 

白蛇聽者，雷峰塔倒，西湖水乾，江湖不起，許汝再世。（頁 146） 

 

鍾情之輩，判以無期徒刑；負情之人，反而得道升天。質疑、不平、心疼的情緒，或使目

睹演出的觀眾心生震撼，需要情感流洩的出口。因此，乾隆時期的伶人本多於其後安排一

場許宣悔悟之戲。19參見乾隆 45 年「遜錦堂鈔本」（未標齣名）：20
 

 

（許仙上）……昨日禪師降妖鎮壓，我夜來追想前事，白氏雖係妖魔，與我恩情一

載，並無害我之心，況遺下一子。我仔細想來，許仙真薄倖也。想人生碌碌，尤如

                                                        
19  方成培嫌其累贅，將之刪去，見〈歸真〉尾批：「……舊有〈剪髮描容〉一折，贅甚，亟芟之。（頁

149）」 
20  筆者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發現一部舊鈔本《雷峰塔》（索書號為「85410」）。三冊三卷，共 38齣。第二

冊開頭有：「遜錦堂徐」，第二冊末有「遜錦堂記」，第三冊開頭有「遜錦堂置」。第三冊末頁有：乾

隆庚子四十五年三月廿八日抄完 疁溪子抄記」。該本為迄今最早且具體標示年代的《雷峰塔》伶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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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枕黃粱，若不及早回頭，空有浮生之嘆。我如今把孩兒托付姐夫、姐姐扶養，我

即拜禪師披剃，皈依三寶，免得遺臭於世。且住，倘日後孩兒長大成人，聞知此事，

思念雙親，如何是好？吓，也罷，帶我畫成一軸真容，并將自己頭髮剪下，放在匣

中，待他成人，使他觀看，便知雙親之事。咳，正是，追思前後心中事，不覺叫人

淚滿襟。……21
 

  

傷痛悔恨總在事件之後，因為人有良心，有感情。伶人雖無力改變結局，卻以此折補敘許

宣情緒的發酵。他剪己之髮，繪妻真容，封存記憶，以為其子未來追思的憑藉。此二物，

之後亦將聯繫許士林的孝思與祭塔，代表伶人版留予觀眾的抒情出口。其目的，正是彌補

白蛇故事於情理之間兩難的縫隙，考量觀眾反應所尋求的解決之道。 

綜上所述，乾隆時期《雷峰塔》的傳播與改編者眾，重點為如何處理原先小說、黃本

中「情」與「理」的悖論――妖的真情，人的假意；以及如何「行義」的兩難――小青的

仗義遭罰，法海的行義過當。可以想見，彼時觀眾已開始質疑傳統正邪不兩立的道德原則，

因對峙的兩方呈現「內在本質」與「外顯行為」情、義相反的悖論。觀眾諸般對許宣的憤

懣、對法海的不以為然，點滴匯集成為對白蛇、青蛇的無限喜愛，成就傳奇史上同樣難得

的奇觀――女主角與女配角皆非人，而是妖，使傳統負面角色成了正面人物。觀眾亦不免

期待，二妖因情所滅，能否因情而生？筆者以為，這般隱然、流動、呼之欲出的觀眾情愫，

造就了《後雷峰塔》（《稱心緣》）這部精彩的「後傳」，而其改編的新意，必然來自於挑戰

《雷峰塔》所形成的諧擬、逆反、甚至革命。 

三、稱心與快意：作為「續集」的《後雷峰塔》 

清初至清中葉湧現大量小說「續書」，22但戲劇續作卻不如小說普遍。23主因在於明清

                                                        
21  此鈔本通篇無頁數。 
22  高玉海：《明清小說續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段春旭：《中國古代長篇小

說續書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下卷）》

（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第三章「清初文學」（李惠儀著譯），頁 242-247。 
23  劉廷璣曾批評詞客稗官續書，見其《在園雜志》（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卷 3，頁 125，「續書」：

「而傳奇各種，《西廂》有《後西廂》，《尋親》有《後尋親》，《浣紗》有《後浣紗》，《白兔》有《後

白兔》，《千金》有《後千金》，《精忠》有《後精忠》，亦名《如是觀》……」，但除《後尋親》、《如

是觀》外，其餘罕見。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自清順治 9

年至嘉慶 25 年，傳奇「續書」僅有：陳軾《續牡丹亭》、曹寅《續琵琶》、胡云壑《後一捧雪》、高

宗元《續琵琶》、不著撰人《後西遊》、不著撰人《後漁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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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結尾的「團圓旌獎」襲套，使戲劇結局趨於完滿，需以續寫撫平的情狀也隨之降低。

《雷峰塔》為清中葉流行戲，當中充斥不少及至今日仍有賣點的元素――妖魔、神怪、法

術、法器、神鬼大戰等；白蛇永鎮一案若未得完滿解決，彷彿今日電影正集播完後，預留

「開放式、未完成、餘波蕩漾」的結尾，暗示未來拍攝「續集」的可能。24因此，《後雷

峰塔》作為一部後傳、續集，代表清中葉的戲劇編創與展演已具備通俗化、流行化的條件。 

然而，續書、續作，難寫易失。成功的戲劇續集，與正集之間須有高度延續性，又得

進行轉化、創新，使觀眾兼有熟悉感與新鮮度。因此，重要角色必須大部分保留，否則將

是一部新作而非續作；最好能加入新角，因增派人物可對原本故事產生新的動能，也易於

鋪排新梗，增添變化；即便是舊角色，也應在人物形象上進行重塑（reshape）或重啟（reset），

使新、舊角色擦出火花，引發新的關係、效應。與此同時，續作的情節需與前作彼此呼應、

平行對照，使觀眾似曾相識，再導入新的詮釋。同時，續作的戲劇轉折與衝突若能出其不

意，且於通往結局的徑路發揮想像力，整體佈局將使觀眾眼睛一亮，具有滿足感，以補正

集缺憾。緣此，若從編劇技法的書寫策略（writing strategy）觀之，《後雷峰塔》堪稱一部

精彩續作。它並未落入補恨窠臼，25而是開發新人物，重塑舊人物，設計兼具平行對照與

創新奇想的情節，閱讀時澆灌以充沛的動能，表演時令人感到「稱心快意」。以下二節，

將從劇本設計的因果框架、人物塑造與情節變革，分析其獨特手眼；這也是學界首次披露

《後雷峰塔》的對話與細節，尚祈方家指正。 

（一）重啟（Reset）因果關係 

《雷峰塔》開頭對白蛇許宣的情緣，設定一套前世今生的佛理／倫理框架，由釋迦如

來擔任總督察，開示法海：座前捧缽侍者許宣，與撿食王母蟠桃修煉千年的白蛇，因有宿

緣，待其「孽案」了結，法海需收伏妖精、接引許宣。《後雷峰塔》開篇即針對此一因果

論下手，進行看似理路相近、實則悖反的顛覆，故第一齣〈釋因〉26引入一位新角色：芙

蓉教院教主殷雲： 

 

沁宇清香，三生石上尋盟尚；細數名花，檢校情緣賬。……吾乃芙蓉教院教主殷雲

是也，合兩姓之歡，掌百緣之簿。……前者如來座下司花侍者許宣，與靈山足下白

                                                        
24  若我們諧擬（parody）《蝙蝠俠》電影系列，可考慮將《雷峰塔》與《後雷峰塔》的標題改為：「白蛇

I：愛與背叛」，「白蛇 II：青蛇崛起」（或「白蛇 II：黑暗曙光」）。 
25  傳統補恨說著重「補」，《後雷峰塔》讀來令人有開發新路、穿透舊徑之感，非補恨所能道盡。 
26  清‧佚名：《後雷峰塔傳奇（二卷）》（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原鹽谷溫舊藏）鈔本，鈔本未標示年代），

該本未標頁數。以下提及之齣數、齣目，參考後文表甲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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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宿因既深，降生依合。塵緣未了，法海強恃佛力，硬拆姻緣，致使俺情緣簿上，

一宗公案未消。今其婢小青與蘇州秦繼元有二載夫妻之分。小青久經悔悟，蒙孚佑

真人以金液煉形，仍出凡塵。誠恐法海糾纏，復踏前轍。27
 

 

芙蓉教主執掌情緣，令人聯想至石曼卿，28及《補紅樓夢》寶玉所出任的「芙蓉城主」，

芙蓉城即太虛幻境。29如此，芙蓉教之內涵，正是「以情為教」，隱喻本劇「情教」乃在

「佛教」之上。殷雲情緣簿中，許白因果迥異：許宣不捧缽，成了如來座下的司花使者，

以花徵情；白氏於靈山如來足下修練，實為同門師兄妹，頗為巧妙。同時，殷雲也為指控

法海定調，譴責其「強」、「硬」姿態，為情之迫害者，違反情緣簿設定；法海不再是《雷

峰塔》中受命於如來的執行者，反被視為潛在的「離經叛道者」。最後，殷雲為小青定位，

她因久經悔悟，遂得孚佑真人（即呂洞賓）以金液煉形重生，30終於擁有自己的俗世姻緣。

透過殷雲之口，作為續集的《後雷峰塔》，天理不再凌駕於人情之上，劇作主題是「情」，

及由情而生的「悔、悟」，即人性與宗教中最根本的翻轉力量，真正的救贖可能。綜言之，

本劇延續《雷峰塔》最重要的四名角色，但改變白、許因果，反轉高僧的執法合理性，明

示續集事實上是一部「青蛇傳」，由此再掀情案。 

然而，光靠一位無權無勢的芙蓉教主，革命尚難成功。殷雲下一步，是至「燃燈古佛」

面前告狀。明代神魔小說中，燃燈古佛乃過去佛，為釋迦如來師父；31要壓制《雷峰塔》

架構的「如來――法海」體系，《後雷峰塔》必須請出更高的佛界權威，才能解構既定框

架，置換新秩序。為此，殷雲與古佛展開對話論辯： 

                                                        
27  以下引用《後雷峰塔》，原鈔本無頁數，偶有訛錯別字，皆為依鈔本所書，為保留原貌，暫不更動。 
28  宋‧歐陽修著，鄭文校點：《六一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頁 15：「……曼卿卒後，

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蘇軾〈芙蓉城〉詩有：「誰

其主者石與丁」，可知宋人傳說視石曼卿與丁度為芙蓉城主。參考胡琇淳：〈蘇軾〈芙蓉詩〉與古典

文言小說中的芙蓉城傳說〉，《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論文集刊》第 10 期（2008 年 5

月），頁 27-49。 
29  清‧嫏嬛山樵著，李凡點校：《補紅樓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年），頁 2-3。第一回：「賈

雨村醒悟覺迷渡 甄士隱詳說芙蓉城」：「賈雨村道：『前聞太虛幻境之名，又有仙草通靈之說，竟使

人茫然不解，要請教到底是何處何物呢？』甄士隱道：『太虛幻境即是真如福地，又名離恨天，又名

芙蓉城。』……士隱道：『賈寶玉就是神瑛侍者……寶玉的前身，神瑛侍者的後身，又為石曼卿，乃

是芙蓉城主……』」。 
30  呂洞賓為元明「度化劇」常見的度化者，他為小青煉形回生，實是不二人選。 
31  燃燈古佛為佛教三世佛中的過去佛，曾為釋迦牟尼的前身授記作佛，參考中國佛敎文化硏究所點校：

《增壹阿含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年），卷 20。在明代神魔小說譜系中，燃燈古佛被視

為釋迦牟尼佛的師父，地位極高，如《西遊記》第九十八回，祂直接繞過佛祖，命白雄尊者奪去唐

僧等人「無字之經」；於第一百回末眾佛合掌皈依唸佛時，地位居於眾佛首位，排於佛祖之前。於《封

神演義》中，將之轉化為道教的「靈鷲山元覺洞燃燈道人」，曾解救李靖，並協助姜子牙破十絕鎮，

收服羽翼仙（即大鵬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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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弟子職掌情緣之簿，其間舛錯甚多，特來叩求開示。（佛）佛門四大皆空，

與人世情緣何涉？……我佛慈悲，（唱）那情慾固結，多少世人困喪。得與失，遂

心懷，皆因果，談這三寸，得這舌強。（佛）俺不二門中，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有甚情緣因果？（生）不是弟子唐突，慈悲即是情，無情焉得有慈悲？因果即是緣，

無緣說甚因果？這情緣二字，是佛門至重的。……（佛）聽你所講，有實歸無，無

實生有，深合不二之理。只是今日到此，是何因果？（生）啟我佛，二十年前，有

法海不察，一味仗彼法力，又犯聖經垂訓，又違我佛慈條，鹵莽如此。至于水漫金

山，殘害生靈，皆不量情理，豈不是法海激成奇變？仔細看來，乃奉法不臧耳。……

（佛）據汝所言，法海背經違律，威裂要功，釀成奇禍，難免輪迴一轉矣。 

 

「殷雲」之名，乃取「因緣」相近音義；為重探佛理情緣，殷雲論辯「慈悲即是情」、「因

果即是緣」，佛法不是無情，更應賦予有情之眼。這當然不是真正的佛義，而是民間化的

思維，但古佛竟被說服，同意法海確實違背慈條，拆散因緣，乃奇變罪首。將情緣納入佛

法體系，乃本戲開頭最精彩的顛覆性論述；因「情」重於「理」，才能反轉白蛇、青蛇罪

刑至法海身上，使《雷峰塔》中正義的化身，形象為之一變，轉為「僧而為魔」，相對於

青、白蛇的「妖而為人（仙）」，不啻扭轉兩極的新架構。細觀之，殷雲僅於全劇首齣出場，

之後再未現身，其功能正是確立《後雷峰塔》以情為宇宙秩序及道德依歸。 

第六齣〈慈度〉進一步「攻擊」許宣：燃燈古佛從華筵大會返回昭慶寺途中，見江上

怨氣重重、鬼聲悽惻，傳喚四名怨鬼詢問： 

 

（佛）我見汝等有數萬愁魂，何故沈淪在此？（四鬼白）上告佛爺，我等皆無辜遭

劫的百姓，只因許宣一人負義，激成其妻水漫金山，一概淹死，至今不得超生，所

以悲哀耶。……（佛白）汝得當此目前苦景，心中歸怨何人？（四鬼）此村元是法

海激成，然他道法甚高，不敢怨他。只有許宣這負心的賊，為他害了數萬生民，他

更公然在執事。小鬼們實情不敢，須要驅逐他下山，不許在此為僧，方洩眾恨。……

（佛）如此說來，你們何不乘夜深之時，擁入禪堂，驅逐他下山便了？（四鬼）只

是山門有護法天王守住，小鬼們不敢進去。（佛）奉我法號，教法海超度你每便了。

（四鬼）謝佛爺。（鬼下）善哉善哉，法海仗此佛門法力，作事如此鹵莽，結成數

萬之怨，罪孽不少也。…… 

 

淹死眾鬼代替民間通俗觀眾的心聲，無辜遭劫的他們不敢怨懟法海，遂將冤念全數推到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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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身上，命其罪名為「負義」，代表本劇對負心漢的宣判，反轉《雷峰塔》的價值體系，

認定其不配為僧（當然更不配升天）。古佛代表最高仲裁者，順應「鬼／民」心，令其得

逐許宣下山（第七齣〈鬧鬼〉）。因此，繼反轉法海、白蛇評價，此處再撻伐許宣，將之從

「被害者」改判為「加害者」，亦為白蛇脫罪。如此，《雷峰塔》中「許宣―法海聯盟」的

瓦解，已在不遠；離開法海後的許宣，性格也將產生巨大的轉變。《後雷峰塔》重設四名

角色的「因果關係」，徹底改變白蛇故事各版本一以貫之的道德、倫理秩序，為將來的顛

覆預作準備。 

（二）新角色的派入：奇士、情種、逆佛者 

作為續集，《後雷峰塔》增派一位重量級的新角色：與小青有姻緣之分的秦繼元。小

青為改編新視角，但繼元的吸引力更甚之，因其言行舉止令人耳目一新。為抗衡《雷峰塔》

中許宣的薄悻寡情，繼元於情之層面所展露的痴、專、真，已達「奇士」境界――他偏愛

異類更甚人類！見第二齣〈痴情〉： 

 

……小生秦繼元，蘇州人也。……小生摶張華之博，好干寶之奇。我想，河岳英靈

之氣，不鍾於人，而鍾於物，四海之廣，何地不有？咳，獨吾不能奇其遇，真可浩

嘆也。……不免將志異之編，展玩則個…… 

 

他甫上場便展現對奇物、異類的興致，於深夜展玩志怪筆記，欽羨其中描寫的種種奇情豔

遇。家中老僕為之倒茶，詢問他為何讀書狂叫： 

 

（付）相公看舍亇詩賦介？亂嘵亂喊介？（小生）是《述異編》。（付）吓，書上看

着子舍亇詫異事了？拽起子个樣堂調勒喊？（小生）吓，中間載一段鄭六郎巧遇幻

娘。我想，精靈異類具此仙才，有此玉貌，鍾此美情，守此奇節，免不得狂呼大呌。 

 

這是《後雷峰塔》獨具手眼的新創造：新任男主角僅為「情種」尚不足，還必須是位癡情

於鬼狐精怪者，如小說《任氏傳》的鄭六郎，才能徹底擺脫許宣對異類情變的陰影，進而

顛覆「人與異類不得交通」之「理」。志怪筆記盛於六朝至唐宋，至清中葉更有《聊齋誌

異》的成書，但於戲劇裡公然歌頌、想像異類情緣者，秦繼元恐是明清傳奇第一人。作為

回應，老奴說出一則小時親眼見聞之事――即《雷峰塔》的白蛇故事。口說為憑，此「真

跡實事」相較於書本故事，使繼元更加發狂，入戲太深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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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阿呀，我那多情多義的白娘娘吓！（付）相公亦拉虱痴哉个，是異類多情，

勿算舍个賬勾哭些舍。（小生）奶公說那裡話，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白氏如此坎

坷，許宣恁般薄倖，人人得而誅之……奶公，我想白氏如此遭磨，青姐全無消息。

（付）个到勿曉得。（小生）我如今到杭州去，親至雷峰塔前，哭奠一番，兼訪青

兒消息…… 

 

這段對話中，第一層的「真」，是透過劇中人（老奴）所言，將原本為「（假）戲」的故事，

幻化成真；第二層的「真」，是劇中人（秦生）的信以為真，故而「情真意切」，決定親赴

杭州哭奠真人真事（而非傳說故事）。兩重「真實」，其實都是戲劇捏造的「假象」，卻使

《後雷峰塔》承繼、延續《雷峰塔》的時、空，在觀眾眼中，彷彿「前集」與「後傳」皆

發生於不遠的當下，皆是日常生活的熟悉場景；這不就是最早的「穿越劇」？劇中人儼然

穿越《後雷峰塔》，回到《雷峰塔》，再返回觀眾當下的時空。兩部故事中的白蛇、青蛇永

遠青春不老，但許宣和許士林／秦繼元已是兩代人；那麼，白蛇戲劇及其續集，既是舊時

傳說，也是當下可觸可及的進行式。 

繼元尚未抵達杭州，便尋得日思夜想的奇緣。第四齣〈劫奪〉，小青先收伏平望鎮「涉

趣園」內的白魬魚精，以之為根據地（情節可視為《雷峰塔》〈收青〉的平行對照）。第五

齣〈賽社奇遘〉，秦繼元至平望鎮，恰逢地方三月三的土谷神會社，熱鬧非凡。他上岸遊

玩，被人群推擠，無意間擁住青兒（當然，實乃小青暗中安排），一見鍾情，進而結緣、

締姻，居於園中。第八齣〈情誓〉，三月恩愛後，小青才告知真實身份；她先要繼元猜，

遍猜不著後道出，繼元反應為： 

 

（小生笑介）是了，據娘子說起來，莫非是精怪異類了？（貼） （小生）呵呀，

妙極的了！小生乃探奇之士，每閱《豔異》諸編，嘆古人多福，今人分慳。我秦繼

元何德何能，感蒙錯愛，好僥倖也！（貼）秦郎，你不要太痴了，我與（你）相交

厭了，要吃你的呢！不如撇了我，免傷性命。（小生）怎麼說？娘子要吃我？妙極

子又妙了！我和你相愛，如管夫人所云，必須泥塑一個你我打破重圓之說，反不如

與娘子吃了，葬于玉體，豈非死生肉骨之？……（貼）痴男子吓，怎麼性命不要的？

（小生）哟，士為知己死，何況知己而竟知己乎？哈哈！（貼）阿呀，我那多情多

義的親哥，你真是天下第一個情種也！ 

 

秦生得知小青為精怪異類，非但沒有絲毫異樣，第一反應竟是美夢成真，興奮不已；連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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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佯唬要吃他，也甘之如飴，引管道昇贈與趙孟頫〈我儂詞〉，表達甜蜜之美好。本劇對

繼元的描繪，實已超越小青的「情種」讚嘆，進一步展現他不屑俗緣，嚮往極端、強烈、

超越常態的意志。許宣與繼元「常與非常」的對立，使後者成為觀看亮點，他的每一句台

詞曲文，皆出人意表、引人入勝。 

然而，繼元又不僅止於談情說愛。進行至 15 齣〈旛挕〉（即「旛攝」），劇情急轉

直下：繼元病篤，青兒急赴冠山竊取仙草（此為《雷峰塔》白蛇〈求草〉的平行對照）。

小青剛走，白魬魚精便趁隙溜進園中，化身「假小青」欲淫繼元，未果；與此同時，法海

付旛金剛，令攝秦生之魂羈押。於是，繼元身死，生魂被攝困至金山寺。第 18 齣〈強項〉，

當繼元魂魄發現自己處境，第一反應不是驚疑、恐懼，而是： 

 

（外白）秦生，你來了麼？（小生）吓呵呸！晦氣晦氣，怎麼走來就撞見個和尚？……

（外）老僧與你有緣，故此相屈來山。（小生笑介）哈哈，我聞釋老之教，無非異

端之說，我讀之嘔吐。見和尚咄咄，平生最惡。有恁緣吓？…… 

 

兩人對峙的精彩對話，堪稱明清傳奇中的異數。繼元對釋老的厭惡，表露無遺，劈頭就稱

其「晦氣」，開篇即稱其「異端邪說」。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雷峰塔》劇本涵蓋儒釋道

三教立場（如劇中出現道士、和尚、孝子），《後雷峰塔》首齣亦尊古佛為大，繼元卻以對

立、抗衡之姿，責詈法海、毀棄佛理。接下來，他與法海另有一輪精彩辯論： 

 

（外）你與青蛇相處已久，未免為害，老僧救你，可保性命。（小生）我磊落襟懷，

浩然英氣，縱與蛇虎相處，方寸坦然，況生死乃天命之所關，與你卻無干涉。……

（外）老僧念你書香一脈，沈迷慾海，墮入火坑，萬劫難招，因此大發慈悲，婆心

垂救，你還不覺悟麼？（小生）我讀聖賢之書，明先王之道，豈肯信你空空之教，

把三綱俱廢，五倫盡棄吓？……（外）秦生，你不皈依三寶，只怕禍到臨頭，悔之

晚矣。（小生）呸，什麼叫做皈依？難道教我削髮不成？我想頭之有髮，猶如山林

之草木。聖人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若違了聖訓，為名教指斥；若

做了和尚，白白要人家布施，生生討人家飯吃，豈不羞死？……（外）這般清秀人

才，痴愚何至於此？（小生）你異言異服，深為名教所斥，才是真愚。我堂堂孝廉，

人欽鬼服，何謂痴愚？豈有此理。……（外）你若再不回頭，將你押入刀山地獄，

不得超升。（小生）吓，如此說來，閻王就是你做的了？真個邪教橫行。可恨吓可

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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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法海的教訓警示，繼元一一剝視回應：以正氣與異類相處，何來相害？命乃天所賜，

與佛法何涉？佛理虛空，焉能顛倒儒家聖賢之理？削髮皈依，豈非違背儒家孝道之訓？在

儒士面前，佛教才是他者、異類，以地獄輪迴之說恐嚇世人，豈非邪教？繼元面對法海所

表現的精神氣度，已超越純粹作為「許宣對立面」的角色性格，展露書生反骨，抗觸佛法

釋義，毀訾法海僧人，無意間流露編劇對佛教規訓化、獎懲化的反對立場，並為儒家傳統

揚聲。此齣乃上卷結束高潮，繼元一席論辯，直指儒、釋兩教的高下優劣；令人感覺在這

一刻，爭論主題已悄悄從人妖異類與情理衝突，轉折至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的顛覆性。繼

元所痛斥者，應是「宗教律法化」的佛理，故而將法海從一介高僧，扭轉成為達目的、不

擇手段、走火入魔者。 

（三）重塑舊角色：從過街老鼠至孟姜女 

《後雷峰塔》的挑戰還有「重塑」舊角色，而最需按鈕重啟者，莫過於許宣負心漢。

本劇將法海妖魔化，將之從「正義的化身」打落為「大魔頭」；對許宣則先「刨根」痛責，

再「換土」使之重新做人。 

《雷峰塔》許宣性格的缺陷，是易惑於色、誘，屢次反覆、疑猜，終至背情負義。《後

雷峰塔》許宣的現身，始於跟隨法海於金山寺為僧。前文已述，群鬼鬧寺後，法海只得令

之下山，派遣他至蘇州度化秦繼元，斬斷孽緣。他走至蘇州，飢渴難耐，第 9 齣〈化齋羣

嫉〉，敷演他托缽化緣的遭遇，堪稱奇文。開頭為熱鬧群戲，綽號「氣殺西施」的婦人，

與另二位結拜姊妹（付、淨、三旦）共遊虎丘，聽化緣僧人說唱故事，唱的正是《雷峰塔》

中「許宣收白娘娘故事」；這是第二度《後雷峰塔》以《雷峰塔》為「戲中說／唱」取材，

刻意傳達「戲中『觀眾』反應」予「臺下真正觀眾」，是對《雷峰塔》的諧擬嘲諷，也是

續集以「觀眾之眼」賣弄的另種「評點」。「戲中觀眾」的反應，代表「續集」存在的必

要性與編劇立場；當「戲中觀眾反應」與「台下看戲觀眾」彼此影響、互動、映照時，無

形中成為另種「互相觀看」、「多元論述」，令人聯想至《比目魚》的「戲中戲」場景，

或《桃花扇》出入戲內戲外的老贊禮，代表清中葉傳奇編劇技法的成熟與精進。三位婦人

聽著甚覺可憐，掉下淚來。（與繼元聽聞老奴反應相同，不也與各位現場觀眾相同？）接

著，他們與化緣的許宣相遇，三人拿素飯施捨，順道閒聊，問和尚是否認識金山寺的許宣，

情況便急轉直下： 

 

（生）就是小僧。（眾）吓，就是你吓？（付）奢渠个飯拿下來，勿許里吃。（淨）

騷母命的，拿下來。（付）寧可不拉狗吃，勿要不拉个賊禿吃。（三旦）二位一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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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與白娘娘報仇！ 

 

三人剛飆淚結束，眼前就是故事中的仇家！他們立刻把飯奪回，寧可給狗吃，也不給賊禿，

甚至毆打、痛罵他： 

 

（三旦）負心的賊，那白氏何等待你，將他恁般處置，世人多像了你這樣男（人），

女人盡為魚肉矣！ 

 

當中「男人」與「女人」的性別對立，暗示清中葉男性觀眾與女性觀眾看待許宣態度的歧

異。許宣逃走，巧遇一位故舊：吉利橋下開飯店的王敬溪（參見方本《雷峰塔‧遠訪》），

他聽聞許宣挨餓多時，便請至家裡，命妻取素飯施捨。王妻看他面熟，詢問： 

 

（丑）老兒，這和尚有些認得。（末）這就是白娘娘的丈夫許宣官吓。（丑）吓，就

是个天誅地滅个！（打生）……拿飯下來，倒拉豬狗吃！……白娘娘待 奢等樣情

義，替 生大養細，問 為奢斷送里阿鼻地獄里去？……（咬生，末勸介）……（丑）

快點趕里出去！……（丑內白）和尚還勿去殺？拿屎馬桶潑出來哉！…… 

 

此處設計極有喜感，甫脫離毒手，以為得救的許宣，竟遭故舊狠狠修理。王妻的詈罵更加

激動，不僅動手打他，甚至張口咬他，最後再拿馬桶潑屎，命其儘速離開。這下子，許宣

在蘇州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不妨想像：舞台上許宣被打時，臺下觀眾是否跟著起鬨、

叫好？本齣劇情可撫慰觀眾長久以來對許宣的不滿情緒，引發觀眾的額首稱快、拍手稱慶，

形成「解構」許宣形象的高潮。 

許宣萬萬沒想到自己被街頭巷尾嫌棄，灰頭土臉、飢渴相逼之下，轉往杭州尋訪秦繼

元。第 11 齣〈反噬悔悟〉，許宣至平望鎮決定行善，救出被鎮壓於井中的白魬魚精。不

料妖精出井後，竟要吃他！許宣責怪他不念恩情，為「中山狼之輩」，精怪反嘲諷之： 

 

（付）你這賊禿，責人則已，責己則昏。那白氏何等恩情，尚且被你陷害。你不過

一揭之勞，就思保全性命？今日把你細吞慢嚼，替白氏報仇也。 

 

這是強烈的諷刺（irony）、現世的報應；許宣發善心卻無善報，乃因他當初自作孽，連

劇中一名真正的反派、惡者，都能站在比他更高的道德位置，數落之、打擊之，編劇的刁

鑽刻薄至甚矣！許宣於是狂奔，離開精怪，卻逃入涉趣園，被小青丫鬟發現，以為外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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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起來打。恰好，青兒與繼元散步前來，發現許宣，青兒立欲取劍殺之，被繼元勸阻住。

但繼元亦忍不住教訓他： 

 

（小生）……許朋友，夫婦乃人倫之始。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況白娘娘有少君

之風，兼孟光之德，你要想成佛，只怕（有這樣，）沒有這樣沒情無理糊塗菩薩。 

 

《雷峰塔》最恨許宣的不是白蛇，而是青蛇這位仗義忠僕。《後雷峰塔》安排仇人相見，

小青卻因「愛」的力量，放過許宣，再證新角色轉化舊人物的強大動能。本劇「重塑」許

宣的切入點，是他身為和尚的背景脈絡；《雷峰塔》賦予他得道、為僧的位置，《後雷峰

塔》將其崇高地位由眾人拉下扯碎，豈非某種革命精神？他未曾得道，反因眾口訾毀而愈

陷迷惘，法海灌輸給他的價值觀亦隨之動搖。至此，許宣終於看清事實，醒悟過來，性格

為之轉向，角色重塑任務完成： 

 

吓，許宣吓許宣吓，你神人共憤，鬼怪不容，似此偷生，何顏立於人世？罷，我如

今到杭州，務將雷峰塔哭倒，救出恩妻，稍蓋前愆也。……法海吓法海吓，你害得

我好苦也。…… 

 

負心漢許宣頓然悔悟，實為佛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最佳諧擬（「放下（假）佛法，

立地成（真）人」）。他決定痛改前非，效法「孟姜女苦倒長城」，意欲「許宣哭倒雷峰塔」，

人物形象強烈翻轉，內在性格徹底改造。自此，他的行為進入重啟模式。第 13 齣〈慟塔〉，

可視為《雷峰塔》許士林〈祭塔〉的平行對照，不同的是，將「祭母」改為「哭妻」，這

是許宣原型絕對做不到的事，但「重新做人」的他，卻痛惡前非、深情懺悔： 

 

……我許宣一時失智，辜負恩妻，為天下所不容。因此罰誓，到此必要哭得天地感

動，救出恩妻，方才住手。……妻吓，你在重泉冥冥，不知是何光景，此時恨不得

鑽入地中，見我恩妻一面，由你打罵，摠將我剔骨抽筋，亦所甘心。……我想此事

多是法海挑唆，害我到此地位。不免咬破指尖，題詩一首，以記此恨。（咬痛介）……

賢妻吓賢妻吓，你若不得出來，我從此死于此地，只好陰魂入地，見你之面罷！……

我哭了半日，且到淨慈寺中投了晚齋，夜間就在塔下伴我恩妻便了。…… 

 

本劇擊垮法海的力量，在繼元是「情」，在許宣是「悔」，這項人性最深沈真切的內省力，

使許宣成了另一個人，發誓、哭塔、願受身死、怨懟法海；他連夜間也不離塔，以露宿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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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陪伴恩妻。全齣許宣獨唱四支【山坡羊】，與《雷峰塔》最悲苦纏綿的〈斷橋〉遙相呼

應，32透過動人的曲唱哭聲，淨化觀眾內心的負情儂。懺情之外，許宣的哭塔，也在情節

安排上產生意想不到的善果。下卷 20 齣〈宵會〉，他的暗夜哭聲，驚動官衙內的欽差巡

河大人――許士林，他派人將慟哭者帶入官衙，問答之下，意外父子相認！相認的表記，

正是《雷峰塔》許宣於〈剪髮描容〉所遺之髮、所繪之像；當初的一念之悔、紀念之舉，

在《後雷峰塔》得獲回報，許宣「入佛」前的悔與其「出佛」後的悔，遙相呼應；中間這

段「置身佛寺」的身份，反倒成為一趟迷失的旅程。如今他已重返「情之正道」，方得天

倫聚首！在夜深欲寐之際，許宣向子辭行： 

 

（生）夜已深了，你夫妻去安睡罷，我去也。（付生）爹爹！（旦）公公！不住在

此間，要到那裡去？（生）兒吓，你做爹爹的曾經罰誓，直要哭得雷峰塔倒，救你

母親出來，方能慰我之愿。日間在你署中盤桓，夜間在河（邊）安歇。我去也。（付

生）爹爹，你夜間獨宿湖邊，受了些風寒雨露。（旦同）教孩兒媳婦那裡願意得去？

情愿一同住在塔下。（生）兒吓，是你為父的日前短幸所致也，休得（管）我！ 

 

經由人物內在性格重啟，許宣言行舉止判若二人：他堅守誓言，寧可放棄家人與舒適圈，

夜宿塔邊，守護恩妻。其執著的力道、綿長的哭聲，終於上達天聽（古佛處），促成最終

的圓滿結局。因此，《後雷峰塔》的前半段，在舞台實際展現眾人對許宣的報復，為觀者

提供「稱心快意」；後半段藉由人物心理的重啟，使許宣棄絕法海之理，回歸人性真情，

方能在白蛇回歸後，成為與之匹配的丈夫。從因果到人物的翻轉，《後雷峰塔》已顯示其

高超的續集書寫技法，以及高度的觀眾意識；接下來的難題，就是如何收尾與安置角色命

運。 

四、破偈語、強團圓：《後雷峰塔》的新結局與舊框限 

明末清初以來，傳奇的編劇技法逐漸成熟，尤其體現在「情節性」的營造上；情節不

再只是事隨人走的安排或曲文抒情的脈絡，逐漸精進深化，以展現事件的曲折、人物關係

的複雜、場景與主題結合的佈局，如李漁十種曲、孔尚任《桃花扇》、周稚廉三種曲等。

換言之，清初以降，傳奇在曲文的抒情造境之外，更重視情節結構所引發的戲劇性；若非

                                                        
32  〈斷橋〉開頭二曲皆為【山坡羊】，分別抒發白蛇與許宣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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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劇場盛演花部戲曲的炙熱景況，限縮崑腔傳奇全本新戲的演出機會，傳奇的編創手法

或有更多的突破，甚至能產生類似近代通俗劇（melodrama）的新徑路。做為續集的《後

雷峰塔》，在角色性格上的翻轉、情節鋪排上的迂迴，皆反映清代傳奇走向新、變、奇的

趨勢。若正集的白蛇故事與續集的青蛇故事均能於場上長期聯演，或可帶動傳奇體制從「抒

情性」走向「戲劇性」的重要轉機――可惜，歷史不能重演。 

《後雷峰塔》情節走向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白娘子「出塔」懸案，以及如何安

排最終的「團圓」；這也是《雷峰塔》各版本改編念茲在茲的課題。一言以蔽之，「續集」

不再採取迂迴手法（子為母求），而是選擇直視偈語，以合法性為前提，正面爭戰，不惜

衝突，終獲解決。 

拯救白蛇的情節發端，得先確認「搜救伙伴」們各自的發展與準備。曾於《雷峰塔》

現身的白蛇義兄黑風仙，重回續集，且暌違多年後，已非昔日僅能探望義妹卻無力拯救者；

他已然修練完畢，脫胎換骨，未來即將發揮任務。第 10 齣〈水任〉，黑風仙自道： 

 

吾乃黑風仙是也。含至性于玄宮，秉純陰于北極。吞精吸氣，訪道煉魔。修一千五

百餘刦，譯四十八萬餘言。性善禮，鬥忍辱，保真祚。（昨）奉天符，道我功行已

滿，敕賜冕袞，命作西湖龍王，今日到任。…… 

 

白蛇劫難，仙界如同人間，若有熟人關係、靠山，狀況便會不同。因此作者安排黑風仙修

練完畢，晉升仙界，得入仙班。第 21 齣〈憫訴〉，小青與之相遇，大為驚喜： 

 

（貼）吓，大爺，大爺，那裡去。（淨）元來是小青。（貼）好冠冕吓。（淨）我今

為西湖龍王，超出異類，不是你仝類了。（貼）恭喜你了！…… 

 

不得不佩服安排黑風仙任職西湖龍王的手眼，掌管水族風雨，可為未來大開方便巧門，為

結局預作準備。 

第二位與拯救白蛇相干的當事人，為其子士林。在《雷峰塔》中，士林得中狀元，奏

請皇上拆毀雷峰塔，但聖旨未允，無功返鄉，僅能於塔前祭奠、哭訴，雖哀情動人，卻於

事無補。《後雷峰塔》重塑其背景、官階。第 12 齣〈蓼懷〉，士林中狀元後，官授翰林院

修撰，並與表妹結親，已有五載，姑父母相繼去世。正當思念出家之父、永鎮之母，忽獲

吏部派令，命他先任「巡視海塘」的欽差御史，後升任江蘇學道。如此安排，使士林成為

位高權重的朝廷命官，行事可任憑決斷，不需事先上奏；其專責「海塘」，則西湖亦屬管

轄範疇。於是，仙界有西湖龍王，人間有欽差御史；一為義兄，一為親子，與之干係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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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俱居大位，則白蛇未來的出塔，幾乎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當人事底定後，情節敷演拯救之前的難關與爭戰，這必然與青蛇與法海的終極對立相

聯繫。《雷峰塔》的重要爭戰場景是〈水鬥〉，而《後雷峰塔》與之平行對照的戰鬥，場

景同樣在金山寺，情節同樣是法海拘禁秦繼元（生魂），當青蛇踏上舊地，昔日戰敗與傷

痛之情再度湧現。來此之前，小青甫從冠山武鬥求草返回（16 齣〈竊草〉），發現繼元身

亡，立即追至陰間打傷小鬼，要尋閻王查詢死簿（17 齣〈鬨拒〉），判官告知秦生未死，

小青才從土地神口中，得知其夫生魂被攝往金山，決心拯救（19 齣〈佛庇〉）。一連三齣，

皆是小青的重頭武打戲（中間夾一齣秦繼元罵僧的〈強項〉，為口舌之戰），上山、下地、

入寺，各有輸贏，緊張萬分，高潮迭起，幾乎可與今日的好萊塢動作片比美。於〈佛庇〉

中，她先鼓起勇氣與法海說理： 

 

（外） ，你這孽障，已被護法神打死，得孚佑真人煉形復活，只合潛跡深山，膽

敢又入人間，迷惑善良，是何道理？（貼）小奴豈敢迷惑善良，秦生與我元有二載

夫妻之分，奉燃燈古佛慈旨，准誠婚配，今已一載。秦生陰魂被師收攝，因此特地

到此，懇望大發慈悲，放轉回生呢。…… 

 

法海言行陰險詭詐，表面答應讓他領回繼元，實則秦生已被旛旗控制，呆若木雞，無法自

主。小青判斷旛旗古怪，決定動手： 

 

（貼）吓，一定這旛古怪，待我拔去他罷。（金剛）呔，妖魔休得動手！（殺介）

（貼逃出跌介）阿呀，唬死我也，好生利害，幸得我逃得快，險些兒被他傷壞。……

阿啐，我若怕死，官人何能再生？罷，我不如戰死陰魂，和俺官人一處罷。阿呀，

燃燈佛吓，你教（我）下凡，卻把我斷送也！……嘚，守旛神將聽者，俺小青今日

不要性命了！……（殺介） 

 

護法金剛將之殺退，小青驚險逃出，為報答繼元義重情深，決定寧可戰死，不願獨活。由

後文得知，小青所以殺敗，非因功力不夠，實乃已懷五月身孕。戲劇情節忌重，之前已連

續戰鬥兩場，此刻若要再以武鬥取之，觀眾心理勢將疲憊。於是，情節為之轉向。在小青

即將遭難、危急存亡的關頭，舞台指示如下：  

 

（金翅鳥啣旛，小生撲跌，貼身負行，金剛追，金翅鳥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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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古佛及時派出座前的大鵬金翅鳥，干預戰事。金翅鳥先啣旛拔起，救出秦生陰魂，小

青得負其逃走；再阻撓金剛的追殺，救護兩人順利離開。這段「動作戲」，有神、怪、鳥、

人，景況瞬息萬變，成為武鬥爭戰的亮點。不同於〈水鬥〉的悲劇性收場，〈佛庇〉因古

佛介入，竟得在法海眼前，上演「青蛇復仇記」，使其一切圈套計謀盡皆落空，豈非暗示

未來白蛇的出塔有望？復活後的繼元，將與小青前往杭州祭奠白蛇。於是，隨著情節的進

行，西湖岸邊終將聚集所有當事者，迎接最後關頭。 

當然，扭轉局勢的關鍵，仍待最高統治者／仲裁者的首肯，才能合乎法理。21 齣〈憫

訴〉，燃燈古佛聽聞哭聲，詢問西湖龍王；黑風仙稟報此乃許宣哭妻，古佛動心惻隱，再

問： 

 

……那白氏沈埋塔底多少年了？（淨）二十五載。已悔厥辜，無門哀訴。（佛）一

念回頭，可消罪孽。…… 

 

古佛乃真佛也，看重「一念」之「悔」的價值，可消罪孽，亦呼應許宣發誓哭倒雷峰塔的

執念。於是，《雷峰塔》中法海的凝滯「天理」，在《後雷峰塔》以「慈悲」替代：天理

的最高準則，是人的懺悔與佛的慈悲。古佛一念，成為此劇結解的關鍵：不必繞過偈語，

只要超越之。《雷峰塔》偈語的法力在於「西湖水乾，江湖不起，雷峰塔倒」，只要西湖

水乾、雷峰塔倒，白蛇自可出塔／出世。當然，古人認為西湖如江海，湖水不乾；雷峰塔

滿有法力，絕不會倒。但《後雷峰塔》偏偏就要讓西湖水乾、雷峰塔倒，這才出人意料、

才叫觀眾過癮。怎麼做呢？燃燈古佛裁示「破解」永鎮偈語之法予黑風仙： 

 

汝可託夢與許狀元，叫他淨寺前開一照池，將塔影倒入水中，以應雷峰塔倒之識，

救出白氏便了。 

 

原來，雖不似孟姜女「哭倒」長城，但破解之鑰卻藏在文字裡：只要把「倒」字解讀為「倒

影」，從水面觀看，恰似雷峰塔已倒，此項偈語的法力就能如煙飄散，儼然成真。此破解

法最「狠」之處，在於把照池開在「淨慈寺」前――此即法海之寺，亦為《雷峰塔》中許

宣受缽之處，豈非直搗法海巢穴？第 22 齣〈開池〉，西湖龍王託夢，許士林下令開池，引

起眾僧反抗： 

 

……人夫已齊，正欲動手，忽有淨慈寺住持率領眾僧，稟稱二十年前有一聖僧法海，

曾言照池斷斷開不得，大傷西湖風水。為此稟見大人，祈求電察。（付生）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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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奉旨，督理天下河工海塘，豈有一池不能專主？（丑）並非卑職抗違，實是和尚

作梗。（付生）說那裡話。難道幾個愚僧，敢與欽差做抗？可傳與眾僧，如再抗違

者，即將住持拁號寺前示眾。…… 

 

開池絕非小事，必得官員支持；至此恍然大悟讓士林擔任海塘欽差的方便法門；「正集」

中無力作為的白蛇親子，於「續集」中卻展現鐵腕開池，因果相報，足以大快人心。這項

命令雖不無以公報私之嫌，卻隱含復仇的力量；士林威脅眾僧的話語，堅毅而不假辭色，

顯現其性格由柔至剛的轉變，也使這場「鑿池反抗」之戰，成為拯救白蛇的前哨號。 

解決一項之後，該如何面對「西湖水乾」呢？古佛接著裁示： 

 

（淨）還有西湖水乾之讖，還求佛爺慈悲。（佛）爾現掌西湖，何不暫時一乾？（淨）

恐犯天條，未敢枟變。33（佛）也罷，你可奏聞上帝，只說我的主意，再賜你七寶

妙杵乙枝，持之入土無碍。…… 

 

同樣，派任黑風仙的重要功用至此顯明；執掌西湖的龍王，既可呼風喚雨，當然亦可令水

乾水滿，簡直是專屬特權――促成此一命令者是古佛，凌駕於上帝、如來的最高統治者。

若無第一齣因果關係的重構、宇宙層級的重塑，以上皆無法成立，可知此戲伏筆埋梗之精

細。與淨慈寺老巢相似的諧擬諷喻，是古佛所賜予的法器――七寶妙「杵」，正好與法海

倚仗的法器「缽」，形成攻守之勢：以杵之法，破缽之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黑風仙奉令，恰好小青偕同繼元來至西湖，他告知五日後即將救出白蛇，要她屆時一齊舉

事。23 齣〈甤晤〉，小青入地救出白蛇，許宣於岸上等候，見到日夜思念的娘子： 

 

（生）娘子甦醒，娘子甦醒。（貼）娘娘怕風，遮護好了。（生）妻吓，薄倖人負了

你了。……許宣之罪，擢髮難數。如今得見恩妻之面，死也瞑目了。 

 

負情郎已然消失，站在白娘子身邊，是位恩重情深的夫君，一句「妻吓，薄倖人負了你了」，

不啻一篇摯重的悔過書，前愆盡可抵銷，前緣盡可再敘。這句話堪稱解救白蛇行動後的抒

情高潮，無論是白蛇、青蛇或觀眾，從晚明等到清中葉，才等到許宣的回心轉意。所有情

節的堆疊與營造，都是為了此刻的暖意；筆者以為，《後雷峰塔》在情節上最精妙的設計，

莫過於破解「西湖水乾、雷峰塔倒」偈語／咒語的方式；所有當事者藉此解救旅程改變、

                                                        
33  枟為「檀」異體字，應為擅之訛，意「未敢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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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聚合，從反抗權威（法海）起始，終得權威（古佛）相助，使一切合法、合理、合

乎情之所鍾。《後雷峰塔》之外，從清中葉至今兩百多年來，再也不曾見到如此充滿創意

的結解之道。34
 

然而，種種新、奇、變的情節走向與人物發展，隨著白蛇出塔、劫難了結，趨向結尾

收束時，《後雷峰塔》彷彿重蹈《雷峰塔》結局的窠臼，陷入另一種「襲套」。劇情走向

「疲乏」，是從第 24 齣〈指訛〉開始；法海發現白蛇出塔，立即趕到現場，緊追在後，

準備再次動武；白氏、小青、許宣逃奔不及，眼看就要被缽所籠： 

 

（外）呔，孽畜，（看）法寶者！（生貼占急下）（佛高高處接缽白）法海，休得逞

狂！（外）元來是老佛，弟子參拜，聖壽無疆。 

 

關鍵時刻，古佛必然出手干預，因為解救白蛇正是祂一手促成的，故除了巧合外，這段情

節未能引起驚喜、震撼。而後，古佛狠狠教訓法海： 

 

（佛）你可知罪麼？（外）弟子不知罪，求佛爺開示。（佛）如來付你法寶，元說

許仙與白蛇有姻緣之分，待緣滿之後，若再迷戀不捨，或有相害之意，那時收取未

晚。你不待緣滿，豈不知他腹中有文曲星在身？事有不成，反傷數萬人命，豈不是

為禍之首？……（外）弟子不察，知罪了，望佛爺垂救。（佛）也罷，你速速回山，

禮拜大慈懺文四十九日，梁皇寶懺文四十九日，焰口十壇，河燈萬盞，金剛經十萬

八千卷，超度水厄諸魂，齊往生方，那時方免輪迴之苦。謹記謹記。…… 

 

法海必須完成諸般「罰課」，否則難免「輪迴」之苦。初看之下亦大快人心，然仔細體察，

「撥亂反正」卻又似乎來得太容易；古佛的教訓與規訓，即刻「收編」法海，輕易化解反

派力量。這就像《雷峰塔‧煉塔》（合缽）的平行對照，反動勢力瞬間瓦解，但法海承受

之罰，相對白蛇卻輕微得多。這倒不是輕重的問題，如此一來，法海錯誤的信仰，只需形

式化的念經超度，功過便可消抵，缺少內在心理層次的懺悔，無形中使全劇的戲劇衝突「不

對等」――尤其，對照許宣的覺醒徹悟，法海全然是被「在上位者」逼迫而反省者。《後

雷峰塔》最具生命力的描寫，奠基於人物與情節的「顛覆性」與「翻轉性」。古佛一直隱

身幕後，反派、黑暗力量即為法海所代表的「偽佛理」；當古佛從背後襄助者身份站出來，

於光天化日下發落法海，「正邪對立」的抗爭與能量不費吹灰之力「被合蟹」，全劇立即洩

                                                        
34  當代改編白蛇的電影，仍多以水淹金山、白蛇鎮壓為結局，如徐克改編李碧華小說的《青蛇》、李連

杰主演的《法海：白蛇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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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元氣。如同《水滸傳》的「招安」一般，此戲結局將重回佛界正道，但前面繼元與法海

的抗辯、佛儒之爭的意義，至此亦被消解。終究，佛理仍是天道，事物重回常軌，質問與

革命的精神力量，被物質性的經文數量取代，夫妻之情則被得道升天的度化欲求所置換。

倘若，古佛與法海之間，也有一番對峙、攻守、收伏的場景，則這「最後一戰」的調性與

狀況便會不一樣。戲劇為民間觀眾宣洩情緒的管道，反映他們對改變的渴望，對現世景況

的翻轉與想像，但明清傳奇的大團圓結局，卻多少帶有統治階層的教化觀：無論內部有多

少矛盾、勉強、爭議，結局亦得維持美好；否則，不啻隱喻天下破局，怎能忍受？35
 

於是，《後雷峰塔》接下來的劇情進展是：許宣夫婦、小青夫婦與兒媳團圓；許士林

升遷赴任，與父母居於江蘇學道府；小青於繼元家中待產，繼元上京應試（25 齣〈聚順〉）。

第 26 齣〈歸真〉，法海罰課完畢，接獲古佛指示，托夢度化白氏、許宣；兩人覺醒後，

清晨相互道別，各自離家，前往深山修行。士林發現父母失蹤，拼命追趕許宣，哭泣懇求

歸家，遭致嚴拒，只得放手。第 27 齣〈灌頂〉，法海率白蛇、許宣參見古佛，得道歸天。

28 齣〈賀週〉，小青產下一子，預備返回天界，故擇選一門續姻，托士林提親（29 齣〈定

姻〉）。末齣〈榮歸喜圓〉，繼元已中探花，因在京得罪宦侍，左遷杭州府理刑，歡欣返

家，欲接小青一同赴任，享夫婦天倫之樂；不料，小青已換方外之服，即將離去升天。後

面這六齣，無論情節、對話、曲文，皆索然無味。尤其令人疑惑的是，哭塔兩月的許宣，

與遭鎮二十五年的白氏，聚首不過數日，轉眼便為求道再次仳離，36豈非為襲套而度化、

為窠臼而升天？倏忽之間，本劇開頭所看重的「情觀」，再度被「理」所勝，一切化於「空」、

「無」，人間得官、續姻與仙界得道，「物質文化」戰勝「情感力量」。續寫乃為情而來，

結局卻同樣由多情入無情，這是作為續集的《後雷峰塔》難以圓說的缺憾。唯一遺下的些

許反抗精神，仍在獲知「噩耗」的秦繼元身上： 

 

（貼）今日與你成親的袁小姐，有二十分才息，你不要認差了。（小生）（縱）是月

殿嫦娥，我也不要！……（貼）住了，你我所愛者，情與色耳，譬如我死了，你還

戀我什麼？（小生）憑你變了白髮婆婆，我只是愛你。…… 

 

多情、深情的繼元，不願小青成仙，不願與之分離，不願接受續姻，始終如一地愛著妻子。

最後，小青離開了，士林勉強他拜堂，繼元依然難以面對： 

 

                                                        
35  汪詩珮：〈追憶、技藝、隱喻：《桃花扇》中的「作者七人」〉，《戲劇研究》第 19期（2017年 1月），

頁 38-39。 
36  此與《桃花扇》因家國之變而頓悟入道的侯李二人不同，或有意襲其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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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寸心如割，怎忍成親！ 

 

直至末了不發一語，由「贊禮」之詞結束全劇，成為歡欣景象中的異數，以沈默形塑最後

的抵抗之姿。傳奇慣性的皆大歡喜，令續集結局虎頭蛇尾，亦是強抑人物情感的罪魁禍首。

綜論之，「後傳」到頭來仍服膺權威體制，消抹反叛精神，距離現代化的通俗劇，終缺臨

門一腳。 

五、時空、演出與場合：《後雷峰塔》文本的特殊性 

本節關注《後雷峰塔》可能的編撰年代、演出情況，及其文本的特殊性。比對天理大

學藏本《後雷峰塔》與北京國圖本、美國國圖本《稱心緣》，實同名異；由文本內證看來，

《後雷峰塔》早於北京國圖本、美國國圖本，37由「劇名」演變推測，亦應先有「續集」

概念的《後雷峰塔》，再因應演出、傳播過程中，觀眾反應的大快人心，改名為《稱心緣》。

如是，北京國圖本鈔寫年代為嘉慶 21 年（1816），美國國圖本年代可能為乾嘉之際至嘉

慶初年，38《後雷峰塔》的編撰與傳鈔，極可能落在乾隆中晚期。1770 至 1780 十年間，

為《雷峰塔》傳奇自成熟至定型的關鍵期，39《後雷峰塔》的編鈔年代，可能從 1770 年

前後至乾隆末年（1795）之間。原因之一，是「後傳／續集」必須在「正傳」流傳趨於穩

定後方才出現，前文分析《後雷峰塔》帶有不少與《雷峰塔》「平行對照」的情節，盡皆

呼應《雷峰塔》成熟文本的樣貌（如〈盜草〉、〈水鬥〉、〈斷橋〉、〈剪髮描容〉等）。

其餘原因，則與《後雷峰塔》文本的「地景空間」有關。 

《後雷峰塔》劇內出現多處蘇、杭地區的「名勝／地景」。先觀察方本《雷峰塔》出

現的「名勝／地景」，包括： 

籍貫地：峨嵋山連環洞（白蛇仙居）、嚴州桐廬（許宣籍貫） 

蘇杭地區：杭州（草橋門、鐵線巷、薦橋雙茶坊）、西湖（斷橋、雷峰塔、淨慈寺）、

蘇州（吉利橋、虎丘） 

                                                        
37  北京國圖本多將天理本存疑處修改、確認，如第一齣〈釋音〉，天理本首句為「沁字／宇清香」，北

京國圖本劃掉「字」，確立為「宇」，且將「許宣」全改為「許仙」，可知時代較晚。美國國圖本亦有

將天理本劃掉或省略處，如天理本下卷〈宵會〉首句為「躬膺民社收勤王，事邑有絃歌雅化多」，美

國國圖本劃掉「收」，改為：「躬膺民社勤王事，邑有絃歌雅化多」。 
38  見汪詩珮：〈潛跡與明蹤〉文第四節推論。 
39  汪詩珮：〈潛跡與明蹤〉，見第三節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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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嵩山（求草地）、鎮江、金山寺 

以上劃底線者，為小說〈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已出現者，方本添加地名僅：白蛇夫婦

籍貫、仙山嵩山、杭州草橋門與鐵線巷、西湖斷橋、蘇州虎丘七地。至於《後雷峰塔》內

地名，參見表甲整理。 

表甲：《後雷峰塔》齣目及劇本提及之名勝／地景／地名一覽表 

卷 
齣

數 
齣     名 提及名勝／地景／地名 

上卷 

1 釋因 
西湖昭慶寺 

（燃燈古佛留雲下院） 

2 癡情 蘇州秦繼元家中 

3 隊晤 西湖雷峰塔 

4 劫奪 平望 涉趣園（白魬魚精根據地） 

5 賽社奇遘 平望涉趣園 

6 慈度 長江 

7 鬧鬼 鎮江金山寺 

8 情誓 平望 涉趣園 

9 化齋羣嫉 滸墅關、蘇州、虎丘 

10 水任 西湖（黑風仙上任龍王） 

11 反噬悔悟 平望 涉趣園 

12 蓼懷 京師 

13 慟塔 西湖雷峰塔、淨慈寺 

14 付旛 鎮江金山寺 

15 旛挕 平望 涉趣園 

16 竊草 冠山（萬回隱居地，其為杭州人） 

17 鬨拒 陰間地府 平望 

18 強項 鎮江金山寺 

下卷 

19 佛庇 鎮江金山寺 

20 宵會 西湖小有天園  

21 憫訴 西湖得勝壩 

22 
開池 

（美國國圖本：開湖吊場） 
西湖淨慈寺 

23 

甤晤 

（北京國圖本：出塔） 

（美國國圖本：開湖吊場，與

西湖雷峰塔 



清中葉一部顛覆性的白蛇戲曲「續集」：日本天理圖書館藏《後雷峰塔傳奇》初探 

 

- 85 - 

前齣合為一齣） 

24 指訛 西湖雷峰塔道旁 

25 聚順 西湖小有天園 

26 
歸真 

（北京國圖本：悟昇） 
蘇州江蘇學道府 

27 
灌頂 

（北京國圖本：佛圓） 
西湖昭慶寺 

28 賀週 蘇州秦繼元家中 

29 
定姻 

（北京國圖本：說親） 
蘇州胥門  

30 
榮歸喜圓 

（北京國圖本：歸別） 
蘇州秦繼元家中 

 

據上表分析，值得玩味者有： 

（一）新派入角色中，秦繼元籍貫蘇州，隱居冠山、擁有仙草的萬回，籍貫杭州；集中於

蘇、杭兩地。相較之下，方本安排白蛇、許宣兩人的籍貫，一為四川、一為浙江桐

廬，較為分散。 

（二）發生在杭州的場景，全數集中在西湖周邊，包括《雷峰塔》已出現過的淨慈寺、雷

峰塔，及《後雷峰塔》新增派的：昭慶寺、小有天園、得勝壩。 

（三）發生在蘇州的場景，除《雷峰塔》已出現過的蘇州府及虎邱外，《後雷峰塔》另增

派：秦繼元家內、滸墅關、江蘇學道府、胥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增加蘇杭之間

的古鎮「平望」，及平望鎮上的涉趣園。 

（四）《後雷峰塔》中的場景，除小青求草冠山、小青下陰間探詢夫婿，鎮江金山寺、士

林原任京師之外，全數為蘇、杭景點。 

（五）若以場景出現頻率而言，除去故事主線的「金山寺」與「雷峰塔」兩處，次數最多

的地景是：平望（涉趣園），小青打敗白魬魚精後的根據地（5 次），其次為秦繼

元蘇州家中（3 次）、西湖小有天園（2 次）。 

以上地景空間似乎隱然與乾隆南巡蘇杭有所聯繫。關係最密者首推西湖「小有天園」。

「小有天園」在淨慈寺西，慧日峰下，舊名壑菴，清初為汪之萼別墅。乾隆十六年（1751）

第一次南巡，賜名小有天，40為乾隆西湖二十四景之一。由此線索判斷《後雷峰塔》的編

                                                        
40  陳葆真：〈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南巡及其對江南名勝和園林的繪製與仿建〉，《故宮學術季刊》第 32卷

第 3期（2015年 3月），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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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年代，必晚於 1751 年。乾隆極愛此園，南巡必至此，《欽定南巡盛典》41收錄多首御

製〈題小有天園〉、〈小有天園〉、〈再小有天園〉詩，及御製〈小有天園記〉文，亦於圓明

園內仿建其園。42乾隆南巡時亦曾路經平望鎮，收錄有御製〈平望〉、〈雨中過平望〉詩。

再檢視《欽定南巡盛典》，亦發現多首與《後雷峰塔》地景空間有關的御製詩，歌詠姑蘇、

遊覽虎邱等，及與西湖景點相關的〈淨慈寺〉、〈昭慶寺〉等詩。 

先看蘇州。由宮廷畫師徐揚奉命繪製的《乾隆南巡圖》，為描繪乾隆首次南巡（1751）

的巨幅歷史畫卷，共十二卷。43其中第六卷命名為「駐蹕姑蘇」，參見《乾隆南巡圖研究》

第七章關於本卷的說明文字： 

 

過了一座高大的單拱石橋，呈現出一片繁榮的市鎮，鎮內街巷縱橫，樓舍櫛比，行

人南來北往，步行的、騎馬的、擔擔的、坐轎的、熙熙攘攘。沿街店鋪各色貨物紛

陳，市招高懸，名目繁多……沿街向前行，不少招牌顯示了地方風味、姑蘇特色……

這時街上來往行人更多，騎馬的、坐轎的夾雜其中。沿街兩邊樓宇精舍大都是鋪面，

一些行業顯示出著名的姑蘇工藝……左右店鋪中顧客出出進進，生意紅火。有的招

牌上寫著「炕席老店」、「細席發客」。這些市招告訴人們這裡是有名的滸墅關，因

這一帶盛產蘆葦，鄉人多以編席為業，滸墅關所產葦席遠近馳名。……44
 

 

徐揚的畫風工筆寫實，其筆下的「滸墅關」（第 9 齣地景）正位於御駕入蘇之要塞，細描

兩岸人物景象。45
 再看另一段說明： 

 

……進了胥門，畫卷呈現出一片肅穆的景象，寬闊的大路兩邊，各有數十名頂戴袍

服的大員沿街依次跪列。一對對騎馬挎刀的御前侍衛在前面引導，九龍曲柄黃華蓋

下，乾隆皇帝身著石青色行褂，頭戴紅絨結頂青色行冠，騎在一匹白馬上，後面十

幾名御前大臣和帶刀侍衛簇擁著皇上緩轡行進。……胥門內路邊設有結綵戲臺，幾

                                                        
41  高晉、薩載、阿桂等編：《欽定南巡盛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1年），卷 658-659。 
42  見陳葆真：〈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南巡及其對江南名勝和園林的繪製與仿建〉，頁 26-27。 
43  〈《乾隆南巡圖研究》簡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著：《乾隆南巡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頁 1。 
44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著：《乾隆南巡圖研究》，頁 286。 
45  王翬繪製《康熙南巡圖》第七卷有「滸墅關」之圖。參見網頁資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88d18fa0101m8in.html（檢索日期：2017 年 7月 31日）。清‧徐珂：《清

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 337「巡幸類‧聖祖六巡江浙」記有：「聖祖南巡，始於康

熙甲子十月二十六日，御舟抵滸墅關。」可知滸墅關為清帝南巡路線中的蘇州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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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演員正在裝扮，準備登場。……46
 

 

本卷長圖中，乾隆所在的位置，便在「胥門」（第 29 齣地景）入城處，可見此門吞吐蘇州

城的重要性。 

杭州的「得勝壩」（第 21 齣地景），是杭州境內運河水道的要津。47乾隆南巡最重

要的目的，是巡視河塘海工，見《欽定南巡盛典》卷首上〈御製南巡記〉（乾隆 49 年 3

月）：48
 

 

……予意也，盖南巡之典始行于十六年辛未，是即遲也。南巡之事，莫大扵河工……

（頁 1-2） 

 

而得勝壩屬於「湖塘」之一。《欽定南巡盛典》的「河防」、「海塘」兩門相加共 30 卷，

佔全書 100 卷比例最高。49再檢視《後雷峰塔》錢塘知縣對士林官職的敘述（〈宵會〉）： 

 

（丑）……今有欽差巡河許大人，挈同家眷，自黃河查視，直至海塘；又從海道，

直至西湖，耽閣半月，方赴江蘇學道之任。已辦公館在小有天園……（欽命巡視河

工海塘江蘇學道上）…… 

 

乾隆時期，自黃河查視河工海塘直至西湖者，正是乾隆皇帝本人；許士林甚且將公館置辦

在乾隆最喜愛的西湖小有天園，則士林這位御賜欽差可能暗示、隱喻乾隆皇帝及其功績。

如此一來，《後雷峰塔》為何在劇中添入許多蘇、杭沿線景點，而幾乎每一處皆為乾隆南

巡所造訪者，寓意也就相當清楚。乾隆南巡路線上，最喜愛且屢次造訪的三處，正是揚州

鎮江（金山寺）、蘇州、杭州西湖，及其周遭景點。劇中平望的「涉趣園」，無論是白魬

魚精或小青居所，皆為精怪棲息之地；而蘇州於明代確實有一座「涉趣園」：50
 

 

在太倉璜涇，趙某闢。清時廢。 

 

                                                        
46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著：《乾隆南巡圖研究》，頁 287-288。 
47  參見網頁資料說明得勝壩：http://www.gcwc.ntnu.edu.tw/news2/news.php?Sn=200（檢索日期：2017 年

7月 31日）。 
48  陳葆真：〈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南巡及其對江南名勝和園林的繪製與仿建〉，頁 4。 
49  陳葆真：〈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南巡及其對江南名勝和園林的繪製與仿建〉，頁 10-11。 
50  魏嘉瓒：《蘇州歷代園林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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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怪以廢園為居，透過法力將之轉化為美園，故入清後的廢園實景，成為戲劇「場景設置」

的最佳想像空間。 

若將《後雷峰塔》的編撰，與乾隆南巡相聯繫，還有一條資料值得推敲。《清稗類鈔》

「巡幸類‧高宗南巡供應之盛」提及揚州鹽商接駕之排場： 

 

彼時各處紳商，爭炫奇巧，而兩淮鹽商為尤甚，凡有一技一藝之長者，莫不重值延

致。又揣知上喜談禪理，緇流迎謁，多荷垂詢。然寺院中實無如許名僧，故文人稍

通內典者，輒令髡剃，充作僧人迎駕。並與約，倘蒙恩旨，即永為僧人，當酬以萬

餘金，否則任聽還俗，亦可得數千金。故其時士子稍讀書者，即可不憂貧矣。51
 

 

本劇敷演繼元與法海之對峙，有一段僧、儒論辯，前文已述；然而看似反抗佛理的情節主

題，卻在劇末接近收尾時，由佛法收編儒士。那麼，是否可將《後雷峰塔》全劇視為一整

套禪理公案？又或編撰者因揣度皇帝口味，故於收束處轉彎歸道？若此戲的編撰、演出，

與南巡相關，則結局的疑點與缺憾，似可迎刃而解，畢竟要合乎特定觀眾之品味，怎能不

讓最高統治者收攝所有內在、外在的反抗力量，回歸倫理秩序？既然《雷峰塔》於乾隆年

間發展與演變的軌跡，從成熟至定型，與揚州淮商及乾隆南巡關係密切；52則《後雷峰塔》

亦可能與乾隆南巡有關，或為紀念南巡盛典。其編撰者可能為蘇杭文士／伶人，53演出場

合可能在蘇杭（蘇州的可能性又更大，因結尾數齣場景皆在蘇州），才會大量接合蘇杭地

名於劇本內，成為「地域特色」強烈的白蛇後傳。 

劇本內部另有一項證據，顯明《後雷峰塔》鈔本存有內廷／御前演出痕跡，見〈賽社

奇逢〉繼元上岸觀看「賽社」的鬧熱場景，於活動高潮之際： 

 

（內）社大來了。（眾擠貼到，小生懷抱住介）（舞球出天下太平彩）（十二童合

唱）……54
 

 

臺上擠滿「圍觀群眾」，小青將被擠倒，繼元扶之；劇本雖未細描勾勒接下來發生的事，

我們自可想像，二人必然四目交接，心動，甚至停格數秒，背地裡舉袖讚嘆對方容貌。若

是現代劇場，可用聚光燈照在男女主角身上，營造「瞬間的放大感」；而清中葉的此刻，

                                                        
51  清‧徐珂：《清稗類鈔》，頁 341。 
52  汪詩珮：〈潛跡與明蹤〉文第三節。  
53  由天理本的齣名（蓼懷、旛挕、強項、甤晤等），推測作者為名流文士的可能性較大。表甲可知美國

國圖本與北京國圖本將齣名改為通俗化，應為伶人所為。 
54  北京國圖本此處標示：「眾擠倒貼，小生抱住。童兒上，舞球襟耍亦可，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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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臺的辦法，是以「舞球出天下太平彩」的形式，以舞蹈隊形襯托二人的中心位置，再以

十二位童子合唱，為二人內心思緒幫腔。55此處，舞台指示的關鍵字，為「天下太平（彩

舞）」，這是清代宮廷戲所使用的排場隊形之一。參見《故宮珍本叢刊》所收內廷承應短

劇《神芝異卉闘芳妍》（串關本），於鈔本首頁標題旁，鈔有：56
 

 

萬花爭豔 代排場 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頁 9） 

 

並附上天下太平排場的「萬字圖樣」： 

 

卐（頁 9） 

 

鈔本頁末另附「天下太平」四字，於場上結束、眾口合唱的曲文處： 

   

  天 

平  太 

  下                （頁 10） 

                                                        
55  令人聯想清中葉演《牡丹亭‧驚夢》時，以十二花神（或更多）隊舞簇擁兩人夢中相遇，並以合唱

道出交歡情狀。 
56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崑弋各種承應戲》第 2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 



國文學報第六十二期 

 

- 90 - 

 

 

以十二「童子」舞唱，也近似內廷排場。《後雷峰塔》鈔寫「天下太平」的這條線索，北

京國圖本未見，北大圖本上卷同之。若然，則天理藏本《後雷峰塔》的鈔寫與御前演出場

合關係應相當密切，而南巡盛典／紀念或為其編撰初衷。 

由《後雷峰塔》易名的《稱心緣》，亦有演出記錄存留於小說內，時代在北京國圖本

之前，可證嘉慶中期以前此劇或常上演，故至今留下四種鈔本。參見《紅樓夢》續書之一，

嫏嬛山樵的《補紅樓夢》，現存清嘉慶 25 年（1820）本衙藏板本，作者〈敘〉年為「嘉

慶甲戌（19 年，1814）」。57第四十回「怡紅院燈火夜談書，蘅蕪院管弦新學曲」，敘述某

年五月中旬賈政七十生辰，榮府一連慶祝五日，第五日是家宴。晚上，桂芳（寶玉寶釵之

子）與大夥兒談戲：  

 

桂芳道：「今兒外頭唱的是《遂人願》的整本新戲，倒也生疏有趣呢。……這本戲

是接著《白蛇記》新今打出來的。那白蛇在雷峰塔裡不得出來，青蛇便又配了個秦

生，也猶如許宣頭裡的一般，也到雄黃山去取了仙草來救了秦生。那許宣卻在西湖

上做了和尚了，他每日還去哭妻。後來秦生做了官，遇見許宣，問其哭妻的緣由，

後來便拆了雷峰塔，許宣還與白蛇團圓的故事。」岫煙道：「這《遂人願》的名字

就起的有趣兒。人都因為看著白蛇並無過惡，那法海又何苦來要把缽孟罩住了他，

壓在雷峰塔底下呢？是凡聽戲的人，總要給白蛇稱冤道屈，故此才演出這本新戲來，

給人聽著稱快，都遂了人的心願了。這裡頭和尚哭妻，倒也是翻案的文章呢。」……

桂芳道：「今兒這和尚哭妻的那一套曲子，倒很好聽。我卻又不知道他的曲文。……」

                                                        
57  清‧嫏嬛山樵著，李凡點校：《補紅樓夢》，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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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55-356） 

 

小說稱此「新戲」《遂人願》，與《稱心緣（愿）》同義，均著眼於該戲帶給觀眾心理上

的滿足感。桂芳對劇情大要的說明，將重點放在秦生姻緣、青蛇竊草、許宣哭妻、雷峰塔

毀與團圓，符合前文析論：新角色的派入、舊角色的重塑、平行對照情節、與結局的扭轉

等「續集」關鍵。岫煙的回話，代表對白蛇同情的主要族群――女性觀眾的反應，這也難

怪劇中安排唾棄許宣者，幾皆為女性角色。《遂人願》在情節上的翻轉，固為塔毀蛇出，

但顯然「情感抒發」上的顛覆亦令觀眾落淚，即許宣哭妻由負情轉為深情的表現；無論是

岫煙所言的「翻案遂心」，或桂芳所言的「曲子好聽」，悟、悔、癡的曲文與音樂纏綿的

組合，引發觀眾共鳴。再看小說第四十七回，「椿齡女劇演紅香圃，薛寶釵夢登芙蓉城」，

多年後，桂芳已中舉，此時升任翰林院侍讀學士，各衙門及親友都來賀喜： 

 

初二日，外面一班大戲，園子裡一班小戲兒。大家都在榆蔭堂上坐了聽戲，唱的是

《遂人願》的整本。寶釵道：「上年聽見外頭唱過這本戲的，我們都還沒聽過呢。

這是《雷峰塔》的續本。」湘雲道：「這續本不但能遂人願，卻於情理吻合，關目

合宜，通身還不甚支離。就如這〈雄黃山〉一段，也不厭其重複呢。」李紈道：「聽

見今兒外頭唱的是《南陽樂》的整本。這本戲雖沒聽過，卻看見過這本傳奇，是新

曲六種裡頭的一種。這算是補天之石，演的是諸葛孔明滅魏平吳，也給這《遂人願》

的戲是一樣的意思。」湘雲道：「那是從孔明有病禳星起，天遣華陀賜藥，北地王

問病，興師滅魏平吳，功成歸臥南陽的故事。這本戲名為《補恨傳奇》，《遂人願》

也是補恨。這麼說起來，今兒裡外唱的戲雖不同，意思倒是一樣了呢。」寶釵道：

「每每續書補恨的，其才遠遜前書，以致支離妄誕，便成畫虎類犬，自取續貂之誚。

這兩本戲雖不能登峰造極，還算刻鵠類鶩的呢。」說著，戲上已唱到西湖上和尚〈哭

妻〉的關目。探春看了笑道：「這翻案的文章倒還做的有趣兒。想起頭裡我們二哥

哥出家做了和尚去了，各處找尋了年把，合家大小終日哭泣，鬧的家反宅亂。後來

我回家來了，就說這都是事有一定，不必找尋了，也不必傷悲，只當沒有這個哥哥

罷了。誰知後來，二哥哥有人見他又留了頭髮，不是和尚了。並且優遊自在，已成

仙體，身居仙境。大家把這找尋傷悲的心腸，久已丟掉了，坦然毫無罣礙。可見頭

裡那些哀痛迫切，都是白撂掉了的。這會子，我們姪兒已發了科甲，入了詞林，又

升了官。這也不是翻案的文章麼？將來有人譜入填詞，還不是一本絕妙的好戲麼！」

湘雲笑道：「不錯，不錯，我明兒閒了就先起稿兒做出這部傳奇來，大家看看，再

為更改添補就是了。」……等場上《遂人願》的戲唱至《團圓》，大家賞了一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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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錢。席散時，才交二更天……（頁 421-422） 

 

這一段對話的關鍵、隱語不少。首先，兩次演出《遂人願》皆強調「整本」，可知至少在

嘉慶中期以前，該劇主要以全本戲（而非折子戲）方式搬上舞台；一次強調「新戲」、一

次強調「續本」，再證該劇為《雷峰塔》流行、成熟、傳播後才「新制」的續集。其次，

兩番演出場合，一為祝壽，一位賀喜，皆取團圓喜慶之利，則《後雷峰塔》被改名為稱心、

如意、遂人願的緣由，也就意味著「演出場合」與「戲劇形式、內容」之間的相互影響。 

更重要的隱喻為：第四十回所提到的《白蛇記》，可與《紅樓夢》第二十九回「享福

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端午平安醮神佛所拈三戲中的首齣《白蛇記》，進行

「平行對照」。《紅樓夢》的《白蛇記》，是漢高祖斬白蛇的故事，隱喻賈府先祖跟隨先帝

打下江山、白手起家的家族史開頭。58除以戲劇扣緊寓意，亦可能曹雪芹寫作之時，白蛇

故事戲曲還是以《雷峰塔》之名流傳。《補紅樓夢》故意將第四十回的「白蛇故事」名為

《白蛇記》（至四十七回正名為《雷峰塔》），顯然是刻意回應《紅樓夢》。賈府榮衰是《紅

樓夢》的背景脈絡；至《補紅樓夢》，賈府各自於仙地、陰府、人間三界重拾生活，人間

界則「由衰轉盛」，故《白蛇記》不再適用於漢高祖斬白蛇的故事，反而是白蛇故事的「悲

情性」，在續集《遂人願》中已化悲為喜為團圓，等同《補紅樓夢》承接《紅樓夢》重啟

下文的願望。《補紅樓夢》兩次提及《遂人願》，皆以「白蛇續集」迂迴討論己作；嫏嬛山

樵的補恨之心亦以另位雍乾作家夏綸的《南陽樂》為例；59和尚（許宣）哭妻思妻，隱喻

出家的寶玉留髮入仙，當年的「負心人」（先負黛玉，後負寶釵）反因「重情」膺任「芙

蓉城主」之位；寶玉之子桂芳中舉升官，彷彿許士林，為賈府增添榮光；該戲演至尾齣「團

圓」散場，也暗示小說以旌獎團圓為念。姑且不論《補紅樓夢》在文學性上的缺憾／平庸，

眾人談論戲裡的翻案文章之際，小說作者趁機偷渡創作理念，則《遂人願》的「刻鵠類鶩」，

正是嫏嬛山樵對自己《補紅樓夢》的謙譽。60
 

                                                        
58  李湉茵：《《紅樓夢》中引用戲曲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頁

43-44。 
59  參考王璦玲：〈「庸中之奇，斯其奇可傳，而其傳可久」――論夏綸劇作中之倫理意識與社會視野〉，

《明清文學與文獻》第 2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 3-46。 
60  第四十回還有一段談《西遊記》的續書，同樣為平行對照，見清‧嫏嬛山樵著，李凡點校：《補紅樓

夢》，頁 355：「寶釵道：『但凡前頭有過的書以及傳奇等類，後人見他做的很好了，便想著要續，殊

不知前人好手，所謂「極盛，尤難為繼」的了。後人做出來的，總難免續貂之誚。……』岫煙道：『我

看小說裡頭倒是《後西遊記》比前書竟還好些呢。』寶釵道：『也就是這部書算後來居上，其餘總是

後不如前的了。』……桂芳道：『我最喜歡他說的，到靈山有無見佛的一段，他說佛原是沒有的，是

空是無，那大顛說到了靈山見不成佛，豈不枉費了功夫呢！那小行者聽見了，就變成了如來佛，坐

在上頭要割豬一戒的舌頭，說你罵師兄就是罵我，我和你師兄不分彼此。那是說心即是佛，真是遊

戲三昧，是好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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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據黃仕忠、李芳、關瑾華《新編子弟書總目》著錄一部子弟書名：61
 

 

趁心願。三回。作者未詳。……演秦世恩遊西湖，與小青定姻緣事。本事見《續雷

峰塔》傳奇。…… 

 

所據子弟書目錄來源有：「百本張」、「別夢堂」、「民初輯本」等，可知自清中葉至清末民

初，根據此戲改編、摘錄的子弟書亦演唱不綴。 

綜論之，《後雷峰塔》的編撰與早期展演，約莫在乾隆後期，與南巡盛典及蘇杭地域

相關；嘉慶之後，仍不乏以全本戲型態上演，但已改名為《稱心緣》或《遂人願》，觀劇

焦點除小青姻緣、塔倒團圓外，許宣的懺悔與哭塔實為抒情高潮。觀劇末贊禮所唱尾曲（〈榮

歸喜圓〉）： 

 

【沽美酒帶太平令】謝穹蒼，福德照，謝皇恩，雨露膏。……【煞尾】世人情痴同

調，異類姻緣事所少。再譜新文，以博人間笑。痴情兒，今堪古難遭，異類與相交。

把金山譜出奇調，慱个人間笑。 

 

「謝皇恩，雨露高」兩句，或許暗示早期展演的場合特殊性；「再譜新文，以博人間笑」，

其演出時的「喜劇團圓」氣氛，成為小說續作可取之嵌入的隱意。 

六、餘論：隔代之影響 

《後雷峰塔》可視為清中葉白蛇戲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左派變體」――暫略其「續

集」之身，本劇主軸意欲攻擊法海所代表的僧魔力量，公開提倡人、妖共和的多元成家，

孽子（人、妖之子）得古佛支持差點拿僧人開刀等，歷來白蛇戲劇從未達至這般激烈、反

叛的高度。雖然嘉慶之後，《後雷峰塔》的文本流傳與舞台演出似乎銷聲匿跡，其「前衛

性」（avant-garde）的影響力卻跨越隔代。1924 年 10 月 28 日，魯迅寫下〈論雷峰塔的倒

掉〉，敘述他小時候聽祖母說白蛇故事： 

 

那時我惟一的希望，就在這雷峰塔的倒掉。…… 

                                                        
61 黃仕忠、李芳、關瑾華：《新編子弟書總目》（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 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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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他居然倒掉了，則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為何如？ 

這是有事實可證的。試到吳越的山間海濱，探聽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蠶婦村氓，

除了幾個腦髓裡有點貴恙的之外，可有誰不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 

聽說，後來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靈，想要拿辦他了。他逃來逃去，

終於逃在蟹殼裏避禍，不敢再出來，到現在還如此。我對於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

誹的非常多，獨於這一件卻很滿意，因為「水滿金山」一案，的確應該由法海負責；

他實在辦得很不錯的。只可惜我那時沒有打聽這話的出處，或者不在《義妖傳》中，

卻是民間的傳說罷。62
 

 

魯迅及所有吳越「山間海濱」凡有腦髓者，都希望雷峰塔倒、法海遭罰；甚至他還聽說玉

皇大帝要嚴懲法海。魯迅不知出於何處的民間傳說，當然不在《雷峰塔》或《義妖傳》裡，

而在大快人心的《後雷峰塔》及其傳播、傳說中。「吳越」也就是「蘇杭」的擴大版，《後

雷峰塔》堪稱清中葉蘇杭地區似魯迅一般打抱不平的文人，所寫的「快意復仇記」。只是

《後雷峰塔》的創作與演出者未曾預料，這塔，在民國年間還真的倒了。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後雷峰塔》原為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鹽谷溫藏書，身後轉藏天理

圖書館，63也是歷史的必然。鹽谷溫師從葉德輝治中國戲曲小說，64其藏書除自行搜買外，

亦得葉氏所贈；65葉德輝原籍蘇州，其父於太平天國時期遷居長沙，後以湘潭為籍，其戲

曲收藏相當豐富。66前文已述《後雷峰塔》與蘇州的關係，鹽谷溫若輾轉得之，天理鈔本

來源即應出自蘇州；若非被攜至東瀛，恐怕不無毀於後續戰亂的可能。這部保存良好且珍

貴的鈔本，無疑可補充我們對清代戲劇史的認知：清中葉崑劇傳奇的殊異面貌，以及清代

戲曲與帝王、宮廷間的緊密關連。 

  

                                                        
62  魯迅：〈論雷峰塔的倒掉〉，《魯迅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卷 1，頁 179-180。 
63  參考黃仕忠：《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頁 75-78：「（鹽谷

溫）其藏書後為天理圖書館所得……」（頁 75）。 
64  參見王逸明、李璞編：《葉德輝年譜》（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年），頁 162，宣統元年（1909）葉

氏四十六歲：「日本學者鹽谷溫得水野梅曉之介，前往葉家，拜葉氏為師，研習中國戲曲。」 
65  黃仕忠：《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頁 76：「鹽谷溫的一部分曲籍，出自其師葉德輝所贈。」 
66  參見王逸明、李璞編：《葉德輝年譜》，頁 104。光緒 25 年（1899）葉氏三十六歲，寫他與王先謙集

資組成「春台班」之事，引其《學行記》：「……提倡崑曲，蓄梨園一部，豪華聲伎之盛，傾動一時。……

家藏元明人雜劇數百種，擇其尤雅者，授伶官重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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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bversive White Snake Drama Sequel in Mid-Qing: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Post-Thunder Peak Pag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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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a newly found actor’s manuscript in Mid-Qing, a sequel of 

white snake drama; we can view it as a radical footprint, a lost link within the development of 

adapt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white snake drama. It is also a “hidden version” in the transition 

of plots and characters among various Thunder Peak Pagoda versions, which affected and 

inspired not on its generation but on far more later adaptations in the Republican Era.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is actor’s manuscript collected in Tenri Library of Japan, The Story of 

Post-Thunder Peak Pagoda, along with two versions of The Satisfactory Wish collected 

respectively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Beijing and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in the U.S. It will 

discuss the possible writing period, its performative occasion, and the text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y. The purpose is to dig out the subversion context from its text and thoughts, which 

might lead to a specific narrative meaning on the various adaptations of White Snak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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